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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班顿体和土生华人班顿体

比兴中的自然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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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某些学者而言，马来班顿体也许是马来世界和马来灵魂的完美镜像。班顿体是一种口

头文学，它扎根于许多不同的族群中，通过口头方式代代相传。本文的研究焦点是马来和马来西亚土生

华人班顿体，其中有些文本直接录自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口述者，分析的重点是马来班顿体首联中对自然

的偏爱是如何在土生华人班顿体中得到强调的。此外，强 调 自 然 比 兴 的 这 种 手 法 是 马 来 班 顿 体 和 土 生

华人班顿体冲突后产生的“镜像效应”。这两种班顿体中反复出现的自然景象强调了当时与之紧密相关

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形成了班顿体独特的审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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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马来民间文化中的一种特别文学类型是班顿体（ｐａｎｔｕｎ），它在马来群岛通过口头形式代代相

传。学者们普遍同意这种看法，即我们“对于‘班顿体’这个词的原初意义以及班顿体的来源一无所

知”［１］５７。某 些 东 方 学 学 者 如 Ｈａｎｓ　Ｏｖｅｒｂｅｃｋ［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ａｍｅｓ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和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Ｏｌａｆ
Ｗｉｎｓｔｅｄｔ［３］等，试图将班顿体的源头追溯到印度和中国的诗歌传统，因为印度《箴言》和中国《诗经》
（公元前１１世 纪 至 公 元 前６世 纪）里 都 有 两 个 对 句 组 成 的 四 行 诗。下 面 这 首 中 国 古 诗 选 自

Ｌ．Ｃｒａｎｍｅｒ　Ｂｙｎｇ翻译的《诗经》，与马来班顿体极其相似：
绿兮衣兮，
绿衣黄里；
心之忧矣，

曷维其已！［４］１２０

在上文提及的学者中，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ＲｅｎéＤａｉｌｌｉｅ认为既然班顿体的生成尚无具体证据，就没有理

由假定印度和中国对马来班顿体产生过影响［１］５９。另一位马来传统诗歌的研究者 Ｈａｒｕｎ　Ｍａｔ　Ｐｉａｈ
研究后得出结论：班顿体是马来人的原创，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影响。据他所考，班顿体的形式（四

行诗）不仅与中国和印度的古诗相近，而且与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古诗也很相似。但这种相似性

是一种普遍的语言文化现象，并不表明相互之间产生过影响［４］１２２。以下这首日本古诗便是一例，它
由 Ｈａｒｕｎ　Ｍａｔ　Ｐｉａｈ翻译成马来语，形式上与马来班顿体相近。

Ｂｕｎｇａｙａｎｇ　ｇｕｇｕｒ　ｄｉ　ｍｕｓｉｍ　ｓｅｍｉ，　　　　花开有落时，

Ｄｉ　ｔａｈｕｎ　ｎａｎｔｉ　ｂｅｒｋｅｍｂａｎｇ　ｌａｇｉ；　　 来年发新枝。

Ｔｅｔａｐｉ　ｓａｙａｎｇ，ｅｎｇｋａｕ　ｄａｎ　ａｋｕ，　　 可叹你和我，

Ｂｅｒｔｅｍｕ　ｈａｎｙａ　ｓｅｍｕｓｉｍ　ｉｎｉ．［４］１２２　　 相会只此时。
据Ｂｒａｎｄｓｔｅｔｔｅｒ考证，“班 顿 体”一 词 来 源 于 印 度 尼 西 亚 语 词 根“ｔｕｎ”，可 追 溯 到 古 爪 哇 语

“ｔｕｎｔｕｎ”，意为“线”或“成一直线”。把此词与其他印度尼西亚语中含有诗或散文中 “行”、“线”或

“排好的词”［４］１０５之意的词语相比较，这一词源的正确性也得到了证明。班顿体也被视为“短的抒情

韵文”，形式上由两个蕴含某种情感和情绪的押韵对句组成［５］１８６。从文化角度看，它是马来精神的

真实表述，反映了独特的马来视角。
马来班顿体的书面形式最早出现在《马来编年史》（Ｓｅｊａｒａｈ　Ｍｅｌａｙｕ）中，这本马来语经典的最

早版本完成于１５３６年［６］１９３。如 今 市 面 上 可 找 到 的 选 集 主 要 有《马 来 口 头 传 统 班 顿 体：一 部 选

集》［７］和《马来班顿体选集》［８］。特别是《马来口头传统班顿体：一部选集》收集了总计５　６５３首四行

班顿体，为语言学研究者和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有趣的文本。
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马来班顿体大大影响了在马来群岛上居住的其他非马来族的诗歌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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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这些族群主要是生活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英属海峡殖民地（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的马

六甲、槟榔城和新加坡的土生华人。土生华人也就是海峡华人，男性被称作“峇峇”（Ｂａｂａ），女性被

称作“娘惹”（Ｎｙｏｎｙａ）。他们的文化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传统文化与诸如来自中国、马来和欧洲，
更具体说来是 英 国 的 文 化 相 融 合 的 罕 见 而 美 好 的 产 物［９］１。峇 峇 族 在 东 南 亚 被 称 为 土 生 华 人，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这个词在马来语中意为“土生的”。他们的文化吸收了很多印尼和马来本土的文化因

素，这些元素的融合在语言、饮食和衣着习惯，甚至某些程度上在信仰和习俗方面都特别明显［１０］１５。
本文主要关注上述三地的土生华人所创作的班顿体。

二、马来文化对土生华人班顿体的形成产生的影响

Ｈａｒｕｎ　Ｍａｔ　Ｐｉａｈ认为，土生华人最初是先接触到班顿体，之后才追溯中国古诗知识，并将其用

于班顿体创作的［１１］。由于土生华人的口语文化与马来口语文化紧密联系，而班顿体在当时的马来

人日常生活中扮有重要的角色，难怪定居于印尼和海峡的土生华人会为班顿体所着迷。因此，不可

否认，最初是土生华人从当时的马来人那里学会了班顿体的创作技巧。由土生华人出版的有关早

期班顿体的选集中有一本是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ｂｉｎ　Ｍｏｏｒ　Ｔａ　Ｋｕｐ编撰的，出版于１８８９年，名为《班顿体创

作》（Ｐａｎｔｕｎ　Ｋａｒａｎｇ－ｋａｒａｎｇａ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　Ｐａｎｔｕｎ）。此书佐证了上述观点。一些学者可能并不

会认可这些班顿体是由土生华人所作这一说法，但其诗风揭示了它们确实出于土生华人之手，而非

马来人之手。《班顿体创作》中的３９７首班顿体也囊括了一些传统的马来班顿体，其中第５４首班顿

体是最受欢迎的，也是经常被用来结束讲话的：

Ｐｉｓａｎｇ　ｍａｓ　ｂａｗａ　ｂｕｌａｙａｒ，　　 载着香蕉出了海，

Ｍａｓａｋ　ｓａｂｅｊｉｋ　ｄｉ　ａｔａｓ　ｐｕｔｉ；　　 香蕉已熟放箱上；

Ｈｕｔａｎｇ　ｍａｓ　ｂｏｌｉｈ　ｄｉ　ｂａｙａｒ，　　 欠人钱财总能偿，

Ｈｕｔａｎｇ　ｂｕｄｉ　ｍｕｍｂａｗａ　ｍａｔｉ．［１０］１３０　　 唯有人情永难还。

Ｄｉｎｇ　Ｃｈｏｏ　Ｍｉｎｇ在分析土生华人班顿体时特别强调这首班顿体，用以证明土生华人班顿体与马

来班顿体的差异性［１０］６３。很明显，这首“源于马来语”的班顿体使用了不规范的拼写方式，出现了不少

拼写错误，如ｂｕｌａｙａｒ（ｂｅｌａｙａｒ）、ｓａｂｅｊｉｋ（ｓｅｂｉｊｉ）、ｐｕｔｉ（ｐｅｔｉ），ｍｕｍｂａｗａ（ｍｅｍｂａｗａ）、ｂｏｌｉｈ（ｂｏｌｅｈ）。造成这

些差异的原因是这些土生华人的马来语发音方式一开始就受其母语闽南话的影响。虽然首联中出现

的渔夫隐喻是传统的马来意识所特有的，但这个音韵学上的证据暗示了事情的另一面。同理，该班顿

体首联中的ｐｉｓａｎｇ　ｍａｓ在马来语中应为ｐｉｓａｎｇ　ｅｍａｓ，这是一种香蕉，成熟时呈现金黄色。直译时，

ｐｉｓａｎｇ意为香蕉，而ｅｍａｓ意为金黄色。Ｃｌｉｆｆ　Ｇｏｄｄａｒｄ认为这是一首有关还“人情债”的最著名的班顿

体，ｈｕｔａｎｇ　ｂｕｄｉ是指一个人对在危难时伸出的援助之手所欠下的债［５］２０１。
尽管如此，语法上的证据直接表明这首班顿体应归属于马来世界。由Ｌｉｍ　Ｈｏｃｋ　Ｃｈｅｅ主编的

有关传统马来班顿体的《马来班顿体和沙亚尔选集》（Ｂｕｋｕ　Ｓａｈｙｅｒ　ｄ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　Ｍｅｌａｙｕ）一书中，
共收集了５３８首马来班顿体［１１］，揭示了土生华人最初曾极力模仿马来人的班顿体创作手法。土生

华人Ｆｅｌｉｘ　Ｃｈｉａ发现，马六甲的峇峇族倾向于以他们所理解的马来语来创作班顿体。尽管马来语

是土生华人可接受的规范，但他们仍然会以他们熟知的方式来说某些词语［１２］６８。最初对于马来班

顿体的模仿逐渐转向一种更具创造力的方式，从而形成了他们自己特有的风格。更准确地说，一些

马来班顿体已被改编为土生华人班顿体，用以灵活地表现土生华人的创造力、风格、审美价值和观

念。这些演变而来的班顿体现被称为土生华人班顿体。
既然马来文化对土生华人班顿体的形成产生过影响，那么马来班顿体与土生华人班顿体之间

自然就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迄今为止，对这两者的相似之处的深层研究在许多方面还是有所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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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马来班顿体中首联（比兴）对于自然的偏爱，也反复出现在土生华人班顿体中，这将成为本文

研究的重点。笔者认为，比兴中反复出现的自然物象是马来班顿体与土生华人班顿体冲突的“镜像

效应”，本文将揭示马来班顿体和土生华人班顿体的传统中自然物象的意义。同时，这两种班顿体

中出现的自然物象也突出了诗歌传统的独特性。

三、班顿体中的比兴手法

在班顿体四行诗中，首联是比兴，指“传达者想表达的真实信息蕴含在隐喻性和象征性的表述

背后”［１３］２１。在马来语用学中，它被视为含蓄的象征意义的本体表现［１４］３５７。比兴对后面出现的次联

产生了“镜像效应”。比兴的运用只是说明诗人试图通过头韵和谐音使四行班顿体听上去更为悦

耳，四行诗中每行最后一个音节的元音形成一种广为人知的 “ａ，ｂ，ａ，ｂ”式交韵：即第一行与第三

行押韵，第二行与第四行押韵。班顿体的独特性在于首联与次联语意上不相关。创作一个好的比

兴句对班顿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管后面的信息多么有意思，没有好的比兴措辞，其美感顿失殆

尽。比兴的任务是为次联要传达的信息押一个和谐的韵，比兴也有助于强调班顿体的含义。比兴

的对象通常源于马来世界观及其对美的感知。
尽管如此，班顿体研究者中存在两种流派和观点。一派认为班顿体首联的比兴与次联没有关

系。比如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ｂｉｎ　Ａｂｄｕｌ　Ｋａｄｉｒ　Ｍｕｎｓｙｉ就认为班顿体首联是无意义的，只是用作次联的“陪

衬”［１］。这一理论得到了诸如Ｖａｎ　Ｏｐｈｕｉｊｅｎ等西方的东方学者的认可［７］ｘｉｖ。但Ｄａｉｌｉｅｓ认为班顿体

的首联与次联是有联系的［１］９４，并以下面两首班顿体为例：

　　　Ｐａｎｔｕｎ１　　 班顿体１
Ｓａｔｕ　ｄｕａ　ｔｉｇａ　ｅｍｐａｔ，　　 一二三四，

Ｌｉｍａ　ｅｎａｍ　ｔｕｊｕｈ　ｌａｐａｎ；　　 五六七八；

Ａｎａｋ　ｉｋａｎ　ｓｕｄａｈ　ｌｏｍｐａｔ，　　 小鱼跳出舱，

Ｊａｔｕｈ　ｂａｌｉｋ　ａｔａｓ　ｐａｐａｎ．［１］１０２　　 复落甲板上。

　　　Ｐａｎｔｕｎ２　　 　 班顿体２
Ｍｉｎｔａ　ｄａｕｎ　ｄｉｂｅｒｉ　ｄａｕｎ，　　 想要树叶叶就来，

Ｄａｌａｍ　ｄａｕｎ　ｂｕａｈ　ｂｉｄａｒａ；　　 叶里包着巴达拉；

Ｍｉｎｔａ　ｐａｎｔｕｎ　ｄｉｂｅｒｉ　ｐａｎｔｕｎ，　　 想要班顿班顿来，

Ｄａｌａｍ　ｐａｎｔｕｎ　ａｄａ　ｂｉｃａｒａ．［１５］１２４　　 班顿体内尽喧哗。
在第一首班顿体中，首联除了提供比兴外，与次联的含义没有任何关联。而在第二首班顿体

中，第一行的ｄａｕｎ和第三行的ｐａｎｔｕｎ押韵，第二行的ｂｉｄａｒａ和第四行的ｂｉｃａｒａ押韵，比兴为接

下来的两句提供镜像作用。巴达拉的叶子是用来包裹巴达拉果的，以此来比喻班顿体就像叶子包

着作为礼物的果实。更准确地说，这暗示着喧哗声被隐喻性地“包裹”在班顿体里。
而Ｖａｎ　Ｏｐｈｕｉｊｓｅｎ批评Ｐｉｊｎａｐｐｅｌ这种认为班顿体前后两联有关联的观点，他用下面这首班顿

体来质疑后者如何自圆其说：

　　　Ｐａｎｔｕｎ３　　 班顿体３
Ｓａｔｕ　ｄｕａ　ｔｉｇａ　ｅｎａｍ，　　 一二三为六，

Ｓａｔｕ　ｄａｎ　ｅｎａｍ　ｊａｄｉ　ｔｕｊｕｈ；　　 一加六为七；

Ｂｕａｈ　ｄｅｌｉｍａ　ｙａｎｇ　ｄｉｔａｎａｍ，　　 栽下石榴树，

Ｂｕａｈ　ｂｅｒａｎｇａｎ　ｈａｎｙａ　ｔｕｍｂｕｈ．［１］１０２　　 但却长成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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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ｎｓｔｅｄｔ是这样解释这首班顿体的：“一二三为六，一加六为七”这两句为马来人讲述了一个耳熟

能详的故事，故事里一个园丁在数自己种下的果树，结果却惊讶地发现原本种石榴树的地方居然长出

了栗子树。Ｗｉｎｓｔｅｄｔ认为这首班顿体用以说明与数学理性背道而驰的不可思议之处，在园丁栽培下

居然长出与自然法则截然相反的果实［１］１０２，而这正符合Ｐｉｊｎａｐｐｅｌ提出的前后两联相关的观点。虽然

如此，从《马来口头传统班顿体：一部选集》中的５　６５３首班顿体来看，这两种观点都可以成立［７］。

四、马来班顿体比兴中的自然物象

Ｚａｉｎａｌ　Ａｂｉｄｉｎ　Ｂｏｒｈａｎ对马来世界观和班顿体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诗人通过自然物象获得创作灵

感，特别是在创作比兴时。他得出的结论是，自然不仅提供了一个生存空间，更是马来诗人通过马来

班顿体、习语、谚语等来反映社会哲思的创作来源［１６］２４６。本文着重研究整个马来班顿体语料库中直接

或间接地与自然物象相关联的比兴。马来诗人和土生华人诗人显然都从马来西亚热带雨林的动植物

中汲取意象，这些自然物象显示了诗人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ｅ　Ｓｉｍ在对马来诗歌尤其是班顿体的研究中发现，正是马来的自然环境激发了创造力并

提供了创作班顿体的灵感。关于田园牧歌、风景如画的环境，她是这样描述的：
穿过白色的沙滩，一棵拉口沙面包果树将深深的阴影倾入温柔暖和的海面。海滩柔和的曲

线一直延伸到海岬的岩石边；岩石上是棕榈树下的村舍；村边是稻田，还有一排可做篮子的露兜

树，更远处是一片深绿色的丛林……［１７］１１

正是这些自然景物为马来诗人注入了创作能量。
自然环境对于马来人如此重要，甚至班顿体中所创造的比拟都与他们居住的自然环境有关。其

中最常见的例子是将花比作女性，将诸如甲虫和蜜蜂等虫子比作男性。如下：

Ｂｅｌａｙａｒ　ｍａｓｕｋ　Ｋｕａｌａ　Ｋｅｄａｈ，　　 船儿到了吉他州，

Ｐａｔａｈ　ｔｉａｎｇ　ｔｉｍｐａ　ｋｅｍｕｄｉ；　　 桅折舵断不再行；

Ｓｅｋｕｎｔｕｍ　ｂｕｎｇａ　ｔｅｒｌａｌｕ　ｉｎｄａｈ，　　 花儿开得正鲜艳，

Ｓｅｋａｌｉａｎ　ｋｕｍｂａｎｇ　ａｓｙｉｋ　ｂｅｒａｈｉ．［１］８４　　 引得甲虫嗡嗡嘤。
这里的“甲虫”是指为花朵芬芳的花蜜所吸引的男性，用自然界来隐射男女性爱生活。这里还有另一

首同主题的班顿体：

Ｂｕａｈ　ｂｅｒｅｍｂａｎｇ　ｍａｓａｋ　ｒａｎｕｍ，　　 贝里棒果已熟透，

Ｍａｓａｋ　ｄｉｐｅｒａｍ　ｄａｌａｍ　ｇｕａ；　　 留在洞里藏得深；

Ｋｕｍｂａｎｇ　ｌａｌｕ　ｂｕｎｇａ　ｔｅｒｓｅｎｙｕｍ，　　 花儿迎着蜂儿笑，

Ｓｅｅｋｏｒ　ｂｅｌａｌａｎｇ　ｔｕｍｐａｎｇ　ｋｅｔａｗａ．［８］１４　　 旁有蚱蜢笑出声。
这首班顿体里成熟的贝里棒果指代有女待字闺中（藏在洞里），却躲避男性的追求，蜜蜂指代男性。但

最终“蜜蜂”还是通过撩人的“笑”找到了“花儿”，蚱蜢笑话这样的欲拒还迎，因为这是自然界不可抗拒

的规律。

Ｈａｒｕｎ　Ｍａｔ　Ｐｉａｈ发现除了自然界与人类共通之处，作为诗人的马来渔夫也从自己对“天有不测风

云”的感悟中找到了创作灵感，比如海上的危险：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ｋｕｎｉｎｇ　ｂｅｌａｙａｒ　ｍａｌａｍ，　　 黄帆黄船半夜行，

Ｈａｌｕａｎ　ｍｅｎｕｊｕ　ｋｅ　ｌａｕｔａｎ　ｄａｌａｍ；　　 驶向大海万里深；

Ｊｉｋａ　ｎａｋｈｏｄａ　ｋｕｒａｎｇｌａｈ　ｆａｈａｍ，　　 无知船员不经事，

Ａｌａｍａｔ　ｐｅｒａｈｕ　ａｋａｎ　ｔｅｎｇｅｌａｍ．［１６］１３７　　 他日覆舟天注定。
诗人对大海充满敬畏之情，以此告诫他人大海中充满潜藏的危险。Ｚａｉｎａｌ　Ａｂｉｄｉｎ　Ｂｏｒｈａｎ［１６］和 Ｈａｒ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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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　Ｐｉａｈ［４］认为，这是诗人与自然之间精神联系的明证，也是马来人世界观的核心。
大海、水果、蔬菜和家畜（如下所及）也体现了马来诗人的经济生活，比如因为捕鱼生涯而对某块

海域特别熟悉，因为日常在附近的森林里寻找饲料而对家畜和野菜特别熟悉。马来诗人的自然生活

环境形成了“马来人的世界观”，而这又反过来通过班顿体中隐喻、意象等文学、美学手段得以投射。
这些文学手段同时丰富了读者的生活，其作用远远超出认知的指导。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ｊｉ　Ｓａｌｌｅｈ认为班顿体首联与次联的割裂反映了马来人独特的宇宙哲学。首联以自

然环境比兴人类世界，揭示了如何先从小宇宙入手了解大宇宙［１８］１７。比较分析马来班顿体与土生华

人班顿体，可以解释这种观点。
本文认为，首联和次联的联系是班顿体美学上的优势，但研究应该着眼于比兴的类型，而非其关

联性。一般而言，班顿体四行诗中首联通常以一个自然物象、远近闻名的事件或者乡村生活中的某种

个人体验为引导。实际上，比兴服务于次联的意义，并提供了一种反射、知觉和心境。在《马来口头传

统班顿体：一部选集》５　６５３首班顿体中，８０％的比兴是与自然物象有关的。Ｗｉｎｓｔｅｄｔ和Ｄａｉｌｌｉｅ这两位

西方的东方学者主张通过“自然”这一主题所形成的镜像作用来分析班顿体，甚至提倡通过对马来语

中的水果、鲜花、植物和鸟兽的掌握来理解一首班顿体［１］［６］２０１。Ｈａｒｕｎ　Ｍａｔ　Ｐｉａｈ等马来学者也认为，理
解马来语境中的自然象征对理解一首班顿体至关重要［８］１１５。 比如：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１（ＭＲ１）　　 　　 比兴１
Ａｐａ　ｋｅｎａ　ｐａｄｉｋｕ　ｉｎｉ，　　 谁人触动我稻田，

Ｓｉｎｉ　ｓａｎｇｋｕｔ，ｓａｎａ　ｐｕｎ　ｇｏｙａｎｇ？［１］８２　　 引起波动和缠绵？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２（ＭＲ２）　　 　　 比兴２
Ｔｅｒｂａｎｇ　ｍｅｒｐａｔｉ　ｂｅｒａｔｕｓ－ｒａｔｕｓ，　　 上百鸽子成群飞，

Ｓｅｅｋｏｒ　ｈｉｎｇｇａｐ　ｔｅｎｇａｈ　ｈａｌａｍａｎ；［１］５２　　 唯有一只停我庭；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３（ＭＲ３）　　 　　 比兴３
Ｂｕｎｇａ　ｍｅｌｕｒ　ｋｅｍｂａｎｇ　ｓｅｋａｋｉ，　　 一朵茉莉独幽香，

Ｍａｒｉ　ｄｉｂｕｎｇｋｕｓ　ｄｅｎｇａｎ　ｋｅｒｔａｓ；［１］１６５　　 惜花人儿纸中藏；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４（ＭＲ４）　　 　　　比兴４
Ｓｉｒｉｈ　ｋｕｎｉｎｇ　ｄａｒｉ　Ｐａｔａｎｉ，　　 黄色荖叶帕塔尼来，

Ｐｉｎａｎｇ　ｍｕｄａ　ｄａｒｉ　Ｍｅｌａｋａ；［８］１１４　　 小小槟榔马六甲来；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５（ＭＲ５）　　 　比兴５
Ｋｕｐｕ－ｋｕｐｕ　ｔｅｒｂａｎｇ　ｍｅｌｉｎｔａｎｇ，　　 蝴蝶低低飞，

Ｈｉｎｇｇａｐ　ｍｅｎｇｈｉｓａｐ　ｂｕｎｇａ　ｌａｙｕ；［８］３２２　　 欣然享残花；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６（ＭＲ６）　　 　 比兴６
Ｉｋａｎ　ｄｕｒｉ　ｄｉ　ａｔａｓ　ｂａｔｕ，　　 猫鱼停岩石，

Ｉｋａｎ　ｓｅｐａｔ　ｄｉ　ｐａｄａｎｇ　ｓａｕｊａｎａ；［８］８３　　 单鳍鱼在平原，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７（ＭＲ７）　　 　 比兴７
Ｐｅｒｍａｔａ　ｊａｔｕｈ　ｄｉ　ｄａｌａｍ　ｒｕｍｐｕｔ，　　 宝石落草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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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ｔｕｈ　ｄｉ　ｒｕｍｐｕｔ　ｇｉｌａｎｇ－ｇｅｍｉｌａｎｇ；［１］４１　　 依旧闪光芒；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８（ＭＲ８）　　 　　比兴８
Ａｐａ　ｄｉｇｕｌａｉ　ｏｒａｎｇ　ｄｉ　ｌａｄａｎｇ，　　 田里能烧啥子菜，

Ｐｕｃｕｋ　ｋａｃａｎｇ　ｂｅｒｓｅｌａ－ｓｅｌａ；［１］９７　　 一盘豆芽互缠连。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９（ＭＲ９）　　 　　比兴９
Ｂａｉｋ－ｂａｉｋ　ｂｅｌａｙａｒ　ｍａｌａｍ，　　 夜晚行船莫大意，

Ａｒｕｓ　ｄｅｒａｓ，ｋａｒａｎｇｎｙａ　ｔａｊａｍ；［１］１０１　　 岩石陡峭风浪急；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１０（ＭＲ１０）　　 　比兴１０
Ｊｉｋａｌａｕ　ｂｕｋａｎ　ｋｅｒａｎａ　ｂｉｎｔａｎｇ，　　 不是繁星当空，

Ｍａｓａｋａｎ　ｂｕｌａｎ　ｔｅｒｂｉｔ　ｔｉｎｇｇｉ？［１］４　　 哪来皓月上升？

以上选用的十对比兴都与自 然 相 关，诗 人 特 别 描 写 了 马 来 热 带 雨 林 的 风 景，以 及 马 来 当 地

人耕作和捕鱼的劳作景象。除了金灿灿的水稻，一 行 放 飞 的 白 鸽、一 朵 淡 黄 的 茉 莉 花、一 只 飞 舞

的蛾子、一片枯黄的藤叶和一颗饱 满 的 槟 榔 果 都 可 作 为 马 来 经 济 文 化 的 象 征 性 标 志，尤 其 是 很

多诗人都喜欢描写 人 们 咀 嚼 藤 叶 包 裹 的 槟 榔 的 样 子。随 风 起 伏 的 水 稻 秸 秆、枯 萎 花 瓣 上 的 飞

蛾、水田里的单鳍鱼或岩石上的鲇鱼，都是证明诗 人 熟 知 自 然 环 境 的 唯 美 物 象。很 显 然，诗 人 创

作班顿体时的灵感源于自然环境之美。当他们用 这 些 物 象 来 表 达 内 心 的 深 情 时，诗 句 也 隐 约 传

达了他们与自然环境合二为一的感受。例如，比兴１中 的“稻 田”影 射 的 是 一 个 被 病 痛 折 磨 的 农

民的灵魂。自古以来，稻田就被视为农民的灵魂和 他 们 主 要 的 生 存 来 源，对 一 般 马 来 人 来 说，稻

田的重要性就更不可忽视了。
海是我们常见的对马来风景的诗意体现，马来人的祖先世世代代以海上捕鱼为生。在比兴９

中，马来人将海上的生存之道与世俗的智慧相结合，并将它提升为普适性。大海、星星和月亮对马

来渔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大海为他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夜空中的明星为他们指引归途。
虽然马来人种植水稻和水果，海洋、河流和丛林同样也是他们生活收入的来源，这也就是我们为什

么要了解比兴中自然物象的重要性。
在比兴９中，“夜晚行船莫大意，岩石陡峭风浪急”也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若不是有一个经验

老到的人驾船，再多的好船也会在海上迷航”。这句话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要有一个博学之

士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在比兴中，这个意象表现得更加明显。陡峭的岩礁和汹涌的海浪能激起马

来读者心底的恐惧，这种恐惧类似于大海带给他们的不安全感。同时，它也传达了一个充满说教的

智慧，使班顿体更加吸引人。
通过将比兴与班顿体相结合，诗人成功地向我们暗示了生命和生活的危险性。显然，班顿体中

的自然因素也可以在陌生的外来者和马来人之间架起一座观念的桥梁，以便人们理解和感受马来

文化对普世价值观做出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比兴的灵感源于诗人通过自然对人与宇宙之间的关

系的理解，而马来世界观则往往在自然中得到了强调。
同样，在比兴１０中，比兴利用自然物象作为连接次联语意的影射，例如，“不是繁星当空，哪来

皓月上升”就是一种语意的影射，而不只是为了与比兴押韵（即：“你若不是我所爱，今夜为何在此

地？”）。班顿体中的月亮和星星等自然物象让夜晚的乡村弥漫着浓郁的浪漫气息，随之引出的是挚

爱的表白。通过主题表达出来的积极和消极信息都因为自然物象而强化了。海的凶险与爱的关系

（比兴９）在平凡的日常活动中通过自然物象得以表现出来。因此，比兴中的自然物象是衡量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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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顿体的一个重要标准。
但也不是所有班顿体中的比兴都会影射自然，在以下的例子中，比兴反而指向人的某些身体部

位或病痛：

　　　　 Ｐａｎｔｕｎ４　　 　 班顿体４
Ｓａｔｕ　ｔａｎｇａｎ　ｂｉｌａｎｇａｎ　ｌｉｍａ，　　 一个手掌五指头，

Ｄｕａ　ｔａｎｇａｎ　ｂｉｌａｎｇａｎ　ｓｅｐｕｌｕｈ；　　 两个手掌十指扣；

Ｓａｙａ　ｂｅｒｔａｎａｍ　ｂｉｊｉ　ｄｅｌｉｍａ，　　 明明播下石榴种，

Ａｐａ　ｓｅｂａｂ　ｐｅｒｉａ　ｔｕｍｂｕｈ？［１］１０３　　 为何冒出葫芦头？

　　　　　Ｐａｎｔｕｎ５　　 　 班顿体５
Ｏｒａｎｇ　ｓｅｌｓｅｍａ　ｓａｋｉｔ　ｂｅｒｈｉｎｇｇｕｓ，　　 浓痰卡喉因伤风，

Ｌｕｂａｎｇ　ｈｉｄｕｎｇ　ｒａｓａ　ｔｅｒｋａｍｂｕｓ；　　 鼻孔堵塞气难通；

Ｉｂａｒａｔ　ｓｅｐｅｒｔｉ　ｔｅｌｕｒ　ｋｅｍｕｎｇｋｕｓ，　　 此人就像变质蛋，

Ｂｅｎｃｉ　ｎａｋ　ｐａｎｄａｎｇ　ｒａｓａ　ｃｅｍｕｓ．［１］４１　　 让人恶心又染病。
在班顿体５中，比兴指的是生病或身体不适的状态，同时通过对因伤风引起鼻孔堵塞的描写，

在语意上隐含着一种情感上的厌恶和挫败感。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暗示，消极情绪在马来世界往往

等同于个人痛苦（疾病）和畸形，正如变质蛋的形象所呈现的那样。以“旅行”作为隐喻是马来班顿

体的另一个显著标志，如班顿体６中所示：

　　　　　Ｐａｎｔｕｎ６　　 　 班顿体６
Ｂｕｒｕｎｇ　ｎｕｒｉ　ｔｅｒｂａｎｇ　ｋｅ　Ｐａｄａｎｇ，　　 一只爱鸟飞巴东，

Ｂｕｌｕｎｙａｊａｔｕｈ　ｋｅ　Ｐａｔａｎｉ；　　 飞到半路羽毛落；

Ｂａｎｙａｋ　ｍｕｄａ　ｓｕｄａｈ　ｋｕｐａｎｄａｎｇ，　　 世上男子千千万，

Ｔｉａｄａ　ｓａｍａ　ｍｕｄａｋｕ　ｉｎｉ．［１］６６　　 只有这个入我眼。
诗人在班顿体６中叙述到另一个国家如北方帕塔尼和马来群岛的巴东去旅行。此处，他用鸟

的形象来强调一个女人无与伦比的美丽。由此，我们看到以爱鸟（ｎｕｒｉ）形式暗示的自然，诗人以此

致力于表达他对自己爱慕的女人的赞赏。精心选择的自然物象和人类情感的结合产生了意义和印

象的多重层次，形成了意象，正是它们使整个马来班顿体变得独一无二。以下班顿体旨在强调具有

马来特性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正是通过比兴投射出来的：

　　　　 Ｐａｎｔｕｎ７　　 　 班顿体７
Ｃａｈａｙａ　ｒｅｄｕｐ　ｍｅｎｙｅｇａｒ　ｐａｄｉ，　　 暮色柔和照水田，

Ａｙａｍ　ｂｅｒｋｏｋｏｋ　ｍｅｎｇｉｒａｉ　ｔｕａｈ；　　 鸡鸣打颤盼好运；

Ｊｉｋａｌａｕ　ｈｉｄｕｐ　ｔｉｄａｋ　ｂｅｒｂｕｄｉ，　　 凡人若无慈悲心，

Ｕｍｐａｍａ　ｐｏｋｏｋ　ｔｉｄａｋ　ｂｅｒｂｕａｈ．［１］７１　　 就像果木无收成。
在这首班顿体中，使稻田焕然一新的黄昏的光线、忐忑期待着好运的鸡仔，直接体现了一个农

村家庭质朴的气息。做一个慈悲的人的信念和一棵无果之树的暗示，表明了某种宗教的倾向。诗

人以绝后作为威胁，教导人们一心向善。这种意境首先在对黄昏的隐喻中被渲染了出来，黄昏的光

线可以唤醒沉睡的稻田，鸡仔的自然本能暗示向善本该是顺其自然的过程，这就像是黄昏的光线和

人的天性。敏感地把握周围环境中发生的一切的能力，使马来班顿体诗人能身处一个返璞归真的

社会。班顿体向我们揭示了美丽的镜像效应，诗人首先关注和充分感知他周围的自然环境，然后从

中获得启示并向人们教导和传授生活的格言，这正是马来文化独特性的标志。
因此，马来班顿体本质上源于与马来传统渔业和水稻种植等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乡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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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通过动植物意象和隐喻来表达情感，比如爱、恨、挫折和道德价值观，从而在审美过程中揭示马

来的世界观。

五、土生华人班顿体比兴中的自然物象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土生华人班顿体在马六甲地区、槟榔屿和新加坡相继出版，这表明马来

文化的影响力在扩大，尤其是班顿体中的ｄｏｎｇｄａｎｇ　ｓａｙａｎｇ 节奏，这在Ｃｈｉａ　Ｋｉｍ　Ｔｅｃｋ的作品中

有很好的体现：

Ｂａｎｙａｋ　ｏｒａｎｇ　ｄｉ　Ｂｕｋｉｔ　Ｃｉｎａ，　　 众人聚集中国山，

Ｔｅｎｇｏｋ　Ｅｎｃｉｋ　Ａｌｉ　ｍｅｎｅｂａｎｇ　ｋａｙｕ；　　 围观阿里伐木材；

Ｚａｍａｎ　ｓｅｋａｒａｎｇ　ｒｉｎｇｇｉｔ　ｂｅｒｇｕｎａ，　　 如今金钱更有用，

Ｂｕｄｉ　ｙａｎｇ　ｂａｉｋ　ｔｅｒｂｕａｎｇ　ｌａｌｕ．［１９］　　 菩萨心肠弃一边。
上面这首班顿体从单词的音节出发，使用了８到１０个顿，使其更加朗朗上口，也让人想起了经

典的马来民歌Ｒａｓａ　Ｓａｙａｎｇ。阿里樵夫这个形象使我们想起马来班顿体往往从他们日常经济活动

（比兴１）中获取灵感，虽然庄稼人（比兴１）和渔夫诗人（比兴９）的形象只是暗含在隐喻之中，用来

说明班顿体中比兴的意义。樵夫是一个清晰的人物形象，诗人从自然母亲那儿获取灵感，将马来人

和土生华人班顿体推上有相同高度的创作平台。
土生华人创作的班顿体中的比兴同样与自然有关。以下是来自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土生华人

（ＣＰＰ）常用的一些比兴：

　　　　　ＣＰＰ　１　　
Ａｎａｋ　ｍｅｒｐａｔｉ　ｔｅｒｂａｎｇ　ｂｅｒｋｅｐａｋ，　　 小鸽轻拍翅膀飞，

Ｂｒｅｎｔｉ　ｍａｒｉ　ｄｉ　ｔｅｐｉ　ｈｕｔａｎ；　　 沿途停歇丛林边；

Ｐｉｎｔｕ　ｈａｔｉ　ｔａｋ　ｓｉａｐａ　ｂｕｋａ，　　 无人开过我心门，

Ｋｏｎｃｉ　ａｄａ　ｄｉ　ｔａｎｇａｎ　ｔｕａｎ．［１９］４３　　 钥匙就在你手中。

　　　　　ＣＰＰ　２　　
Ｊａｌａｎ　ｊａｌａｎ　ｔａｎａｈ　ｔａｍｂａｋ，　　 沿着堤岸随意行，

Ｐｕｃｕｋ　ｐａｋｉｓ　ｔｕａｎ　ｔａｎｇｇａｌｋａｎ；　　 你手随意采野芹；

Ｂｅｒｊｕｍｐａ　ｓｕｄａｈ　ｒａｍｂｕｔａｎ　ｙａｎｇ　ｍａｓａｋ，　　红毛丹果已熟透，

Ｒａｍｂａｉ　ｙａｎｇ　ｍａｎｉｓ　ｔｕａｎ　ｔｉｎｇｇａｌｋａｎ．［１２］７４　　南巴果虽甜被你扔。

　　　　　ＣＰＰ　３　　
Ｒｕｍｐｕｔ　ｐａｋｉｓ　ｄｉ　ｔｅｎｇａｈ　ｈｕｔａｎ，　　 野生蕨类生丛林，

Ｂｉｎｔａｎｇ　Ｔｉｍｕｒ　ｔｅｒｇｕｌｏｎｇ－ｇｕｌｏｎｇ；　　 东方明星当空耀；

Ｍｉｎｔａｋ　ｊｅｒｅｋｉ　ｓｅｂｅｓａｒ　ｌａｕｔａｎ，　　 祈求洪福似海大，

Ｍｉｎｔａｋ　ｕｍｏｒ　ｓｅｔｉｎｇｇｉ　ｇｕｎｕｎｇ．［１２］７５　　 祈求长寿如山高。

　　　　　ＣＰＰ　４　　
Ｌｅｍｏ　ｍａｎｉｓ　ｔｉｇａ　ｓｔａｎｇｋａｙ，　　 柠檬酸甜茎三根，

Ｊａｔｏ　ｓａ－ｂｉｊｉｔ　ｄｉ　Ｌａｕｔａｎ　Ｃｈｉｎａ；　　 一根投掷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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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ｏｔ　ｍａｎｉｓ　ｊａｎｇａｎ　ｄｉｐａｋａｙ，　　 生人蜜语多提防，

Ｋｒａｐ　ｋｒａｐ　ｓｉｔｕ　ｔｅｒｋｅｎａ．［２０］　　 常人上当悔声长。

　　　　　ＣＰＰ　５　　
Ｗａｎｇｉ　ｓｕｎｇｇｕ　ｂｕｎｇａ　ｓｅｎａ，　　 青龙木花醉人香，

Ｗａｎｇｉ　ｌａｇｉ　ｂｕｎｇａ　ｍｅｌｏｒ；　　 胜似茉莉花芬芳；

Ｔｕａｎ　ｙａｎｇ　ｐａｍｄａｉ　ｌａｇｉ　ｔｅｒｋｅｎａ，　　 你等智者尽被骗，

Ｉｎｉ　ｐｕｌａｋ　ｓａｙａｙａｎｇ　ｂｏｄｏｈ．［２０］　　 愚钝我辈定遭殃。
像马来班顿体一样，这些班顿体也把动物、鲜花和水果用在他们的比兴中，因此明显可用上面

讨论过的马来班顿体的语意模式。土生华人班顿体１（ＣＰＰ１）表达了一个年轻的土生华人女孩等

待白马王子前来赢取她芳心的心情，一只飞过丛林栖息在树枝上的鸽子象征那位天真无邪的年轻

女孩。鸽子是纯洁的象征，表达天真无邪之意。而茉莉和青龙木的香味差异则引发了另外一个智

者和傻瓜之间的对比，借以强调愚蠢的缺陷。同样，在班顿体２（ＣＰＰ２）中，比兴采用了自然元素，
特别借用红毛丹果和南巴果来指出人类喜新厌旧的习性。此外，在班顿体３（ＣＰＰ３）中，丛林中的

蕨类植物和东方之星揭示了作为海上劳作人员的土生华人对非常实用的占星术的掌握。但只有在

提到“中国海”、三根甜酸柠檬的茎和辟邪的传统时，我们才能发现诗人的中国身份。
除了上面提到的音韵差异，诗中运用的自然物象、对丛林和质朴生活的了解，以及诗人使用的语

言等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些土生华人班顿体出现在１９世纪马来地区。２００７年，在对马六甲和槟榔屿

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后，工作人员从五个当地人那里获得了５０首奇特的班顿体，并把它们记录了下来。
在这５０首奇特的班顿体中，比兴重现了那些与自然密切相关的祖先的生活。下面是五个例子：

　　　　　ＣＰＰ　６　　
Ｐｏｋｏｋ　ｋａｐｕｋ　ｄｉ　ｔｅｐｉ　ｈｕｔａｎ，　　 木棉耸立丛林边，

Ｐａｔａｈ　ｓｅｄａｈａｎ　ｄｉｐｕｋｕｌ　ｒｉｂｕｔ；　　 一声霹雳断枝干；

Ｂａｒａｎｇ　ｍａｂｕｋ　ｊａｎｇａｎ　ｍａｋａｎ，　　 劝君莫借酒浇愁，

Ｍａｎａ　ｔａｕ　ｍｅｍｂａｗａ　ｍａｕｔ．①　　 招来阎王命就休。

　　　　　ＣＰＰ　７　　
Ｍｅｍａｎｃｉｎｇ　ｉｋａｎ　ｄｉ　ｔｅｐｉ　ｔａｓｉｋ，　　 悠悠垂钓在湖边，

Ｔａｓｉｋ　ｎａｍａｎｙａ　Ｋｅｔａｎｇ　Ｂｅｒｄｕａ；　　 湖名可唐波多拉；

Ｋｉａｓａｉ　ｐｕｎ　ｃａｎｔｉｋ　ｓｉｎｎｉｏ　ｐｕｎ　ｃａｎｔｉｋ，　　 新郎英俊新娘美，

Ｍａｃａｍ　ｐｉｎａｎｇ　ｄｉｂｅｌａｈ　ｄｕａ．②　　 好比槟榔两半分。

　　　　　ＣＰＰ　８　　
Ｐｅｒｇｉ　ｋｅ　ｈｕｔａｎ　ｍｅｎｃａｒｉ　ｒｕｓａ，　　 猎鹿林中奔，

Ｔｅｒｐｉｊａｋ　ｄｕｒｉ　ｔｅｒａｓａ　ｂｉｓａ；　　 棘绊疼难忍；

Ｈａｒｉｍａｕ　ｇａｎａｓ　ｄｉ　ｐｅｋａｎ　ｄａｎ　ｄｅｓａ，　　 恶虎城中现，

Ｓｉａｐａ　ｔｅｒｓｕａ　ｍｅｎｊａｄｉ　ｍａｎｇｓａ．③　　 逢者必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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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口述人：Ｋｏｈ　Ｋｉｍ　Ｂｏｋ；年龄：６５岁；种族：土生华人；地点：马六甲Ｋａｍｐｕｎｇ　Ｂｕｋｉｔ　Ｒａｍｂｉａ村；日期：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５日。

口述人：Ｎｙｏｎｙａ　Ｔａｎ；年龄：５８岁；种族：土生华人；地点：马六甲Ｂａｃｈａｎｇ镇；日期：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７日。

口述人：Ｂｏｎｎｙ　Ａｎｇ；年龄：６０岁；种族：土生华人；地点：马六甲Ｕｊｏｎｇ　Ｐａｓｉｒ村；日期：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２日。



　　　　　ＣＰＰ　９　　
Ｋａｌｕ　ｍｏ　ｔａｕ　ｃｈｅｍｐｅｄａｋ　ａｔｏ　ｎａｎｇｋａ，　　 面包果还是菠萝蜜？

Ｂａｕ　ｙａｎｇ　ｗａｎｇｉｌａｈ　ｄｉａ　ｍｉａ　ｔａｎｄａ；　　 需靠嗅觉辨气味；

Ｋａｌｕ　ｍｏ　ｄｉｋｅｎａｌ　Ｂａｂａ　Ｎｙｏｎｙａ，　　 欲识峇峇娘惹人，

Ｇｕｎａｋａｎｌａｈ　Ｂａｂａ　Ｎｙｏｎｙａ　ｍｉａ　ｂａｈａｓａ．①　　得学峇峇娘惹语。

　　　　　ＣＰＰ　１０　　
ｓｉｎｙａ　ｍａｎｉｓ　ｂｕａｈ　ｐａｐａｙａ，　　 木瓜肉汁嫩香甜，

Ｋａｌａｕ　ｔａｋ　ｍａｓａｋ　ｋｅｒａｓ　ｋｅｌａｔ；　　 未熟涩口难下咽；

Ｋｏｍｐｏｌ　ｄｉ　ｓｉｎｉ　Ｂａｂａ　ｄａｎ　Ｎｙｏｎｙａ，　　 峇峇娘惹聚一起，

Ｃｅｒｍｉｎｋａｎ　ｂｕｄａｙａｐａｌｉｎｇ　ｋｉｌａｔ．②　　 优秀文化互相传！

显然，在最近发现的这些班顿体中，虽然它们的风格没有多大变化，但也有所发展，包括以自然

物象作为参照物，如 土 生 华 人 班 顿 体６以 劈 断 树 枝 的 闪 电 唤 起 人 们 对 死 亡 的 恐 惧 之 类。“猎 鹿”
（ＣＰＰ８）和甜木瓜（ＣＰＰ１０）的聚会则使我们联想到位于现代都市周边马来西亚乡村中人们活动的

情形。无论 这 些 自 然 物 象 和 隐 喻 持 续 不 断 地 传 达 着 的 是 道 德、死 亡、危 险 还 是 文 化 优 越 感

（ＣＰＰ１０），它们都暗示了在马来和中国世界观融合的基础上用某种语言和文化建构的价值观。
在中国人看来（ＣＰＰ８），老虎是凶猛的象征，但带有典型的马来和土生华人食物特色的木菠萝和

菠萝蜜则代表了土生华人班顿体诗意风景中的杂糅性。土生华人身份认同的变化是通过混杂的自然

文化意象及其客体的内在提示而展现出来的，这一点突出体现在让土生华人引以为豪的文化精华部

分，它具有土生华人和马来班顿体的双重特性。土生华人观察到马来班顿体比兴中自然因素的重要

性，并借此促发了镜像效应，催生出美感价值，而其创作的杂糅的班顿体的魅力和诗意也正由此而生。

本研究表明，马来班顿体和土生华人班顿体都运用了比兴，这种比兴产生了与自然环境相关的

镜像效应。通过隐喻的方式，班顿体向我们展示了许多与自然关系密切的知识，加强了它自身的说

教意义，同时也传达了它关于爱或危险的内在信息。马来班顿体和土生华人班顿体中首联的所有

比兴都和次联中的诗句押韵，但反射的镜像效应有助于更清晰地说明班顿体要表达的信息。包含

在自然物象和隐喻中的语意联系，则揭示了一种受到周围的自然环境所束缚的马来生活方式。尽

管是一种杂糅体，土生华人班顿体显然自１９世纪起就已从他们的马来祖先那里接受了马来自然环

境，这在他们的班顿体比兴中都能找到证据。更准确地说，出现于两种班顿体中的自然物象强调了

当时的日常生活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也构成了这些班顿体的独特性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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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２４２－２６２．［Ｚａｉｎａｌ　Ａｂｉｄｉｎ　Ｂｏｒｈａｎ，″Ｐａｎｔｕｎ　ａｎｄ　Ｓａｙ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ｉｎ　Ｒｏｇａｙａ　Ａ．Ｈａｍｉｄ

ｄａｎ　Ｊｕｍａａｈ　Ｉｌｉａｓ（ｅｄｓ．），Ｍａｌａｙ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Ｐａｎｔｕｎ，２００６，ｐｐ．２４２－２６２．］

［１７］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ｅ　Ｓｉｍ，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　Ｐａｎｔｕ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ａｌａｙ　Ｖｅｒｓｅ，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Ｔｉｍｅｓ　Ｂｏｏｋ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８７．
［１８］Ｍｕｈａｍａｄ　Ｈａｊｉ　Ｓａｌｌｅｈ，″Ｄａｌａｍ　Ｄａｕｎ　Ａｄａ　Ｂｉｃａｒａ：Ｆａｌｓａｆａｈ　Ａｌａｍ　Ｐａｎｔｕｎ　Ｍｅｌａｙｕ，″ｉｎ　Ｒｏｇａｙａ　Ａ．Ｈａｍｉｄ　ｄａｎ

Ｊｕｍａａｈ　Ｉｌｉａｓ（ｅｄｓ．），Ｐａｎｄａｎｇａｎ　Ｓｅｍｅｓｔａ　Ｍｅｌａｙｕ：Ｐａｎｔｕｎ，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Ｄｅｗａｎ　Ｂａｈａｓａ　ｄａｎ　Ｐｕｓｔａｋａ，２００６，

ｐｐ．１－３４．［Ｍｕｈａｍａｄ　Ｈａｊｉ　Ｓａｌｌｅｈ，″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Ｌｅａｖｅ：Ｐａｎｔｕｎ　ｏｆ　Ｍａｌａｙ　Ｗｏｒｌ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

Ｒｏｇａｙａ　Ａ．Ｈａｍｉｄ　ｄａｎ　Ｊｕｍａａｈ　Ｉｌｉａｓ（ｅｄｓ．），Ｍａｌａｙ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Ｐａｎｔｕｎ，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Ｄｅｗａｎ　Ｂａｈａｓａ　ｄａｎ

Ｐｕｓｔａｋａ，２００６，ｐｐ．１－３４．］

［１９］Ｃｈｉａ　Ｋｉｍ　Ｔｅｃｋ，Ｐａｎｔｕｎ　Ｄｏｎｄａｎｇ　Ｓａｙａｎｇ　Ｂａｂａ　Ｂａｂａ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Ｖｏｌ．１，Ｍｅｌａｋａ：Ｔａｎ　Ｓｅｎｇ　Ｐｏｈ，１９５０．［Ｃｈｉａ

Ｋｉｍ　Ｔｅｃｋ，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Ｂａｂａ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　Ｄｏｎｄａｎｇ　Ｓａｙａｎｇ：Ｖｏｌ．１，Ｍａｌａｃｃａ：Ｔａｎ　Ｓｅｎｇ　Ｐｏｈ，１９５０．］

［２０］Ｌｅｅ　Ｃｈｉ　Ｌｉｎ，Ｐａｎｔｕｎ　Ｄｕｌｕ－Ｋａｌａ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Ｃｉｎａ，Ｍｅｌａｋａ：Ｐｅｒｓａｔｕａｎ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Ｃｉｎａ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１９９９．［Ｌｅｅ

Ｃｈｉ　Ｌ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Ｍａｌａｃｃ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９９９．］

１１１第１期 ［马来西亚］罗国安　［马来西亚］沈紫娟：马来班顿体和土生华人班顿体比兴中的自然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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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４２，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１２

ＤＯＩ：１０．３７８５／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９４２Ｘ．２０１１．０９．０６１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ｄａｔｅ：２０１１－０９－０６　　 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ｓｏｃ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ａｔｅ：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Ｎｏ．ＦＲＧ００１２－ＳＳ－１／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ｕｔｈｏ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１．Ｌｏｗ　Ｋｏｋ　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ｒｔ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Ｓａｂａｈ，ｉ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ｏｆ

Ｍｅｍｂａｃａ　Ｍｉｔｏｓ　ｄａｎ　Ｌｅｇｅｎｄａ　Ｋａｄａｚａｎｄｕｓｕｎ（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ｙｔｈ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ａｄａｚａｎｄｕｓｕｎ，２００５），Ｃｉｔｒａ　Ｗｉｒａ　Ｒａｋｙａｔ

ｄａｌａｍ　Ｌａｇｅｎｄａ　Ｍａｔ　Ｓａｌｌｅｈ（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ｋ　Ｈｅｒｏ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ｅｎｄｓ　ｏｆ　Ｍａｔ　Ｓａｌｌｅｈ，２００１）．Ｌｏｗｓ　ｍａｉｎ　ｆｏｃ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ｉｓ　ｔｈｅ

Ｋａｄａｚａｎｄｕｓｕｎ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　ｆｏｌｋ－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Ｈｅ　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ｒｉｄｄ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ｅｒｂ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ａｄａｚａｎｄｕｓｕｎ　ｉｎ　Ｓａｂａｈ，

Ｅａｓｔ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２．Ｄｒ．Ｓｉｍ　Ｃｈｅｅ　Ｃｈｅａｎｇ，Ｓｅｎｉｏｒ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ｒｔ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Ｓａｂａ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ｉｃ）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ｓ．Ｓｈｅ　ｈａ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ｉｃ）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ｏｆ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Ｙ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ｍｙ　Ｔａ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Ｃｈｉｎｓ　Ｗｏｒｋｓ（２００１）．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ｓ）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Ｌｏｗ　Ｋｏｋ　Ｏｎ　Ｓｉｍ　Ｃｈｅｅ　Ｃｈｅ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ｒｔ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Ｓａｂａｈ，Ｋｏｔａ　Ｋｉｎａｂａｌｕ　８８４００，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Ⅰ．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ｄ　ｏｉｃｏｔｙｐｅ　ｏｒ　ｆｏｌ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ｐａｎｔｕ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ｍ　ｏｆ　ｏｒ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　ｍｅｒｅｌｙ　ｖｉａ　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ｗｅ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ａ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ｐａｎｔｕｎ″［１］５７．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ｓ
ｌｉｋｅ　Ｈａｎｓ　Ｏｖｅｒｂｅｃｋ（１９２２）［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ａｍｅｓ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Ｏｌａｆ　Ｗｉｎｓｔｅｄｔ（１９２３）［３］ｈａｄ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ｔｏ　ｌｉｎｋ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ｐａｎｔｕ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ｓｅｌｏｋａ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ｖｅｒ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ｉ－Ｑｉｎｇ （ＸＩ－ＶＩ　Ｂ．Ｃ．）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ｗｏｆｏｌ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ａ　ｆｏｕｒ－ｌｉｎｅ　ｓｔａｎｚａ［４］１２０．Ｂｅｌｏｗ　ｉ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Ｃｒａｎｍｅｒ　Ｂｙ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Ｏ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ａ　ｆｏｒｍ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

Ｇｒｅｅｎ　ｉｓ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ｏｂｅ，

Ｇｒｅｅｎ　ｗｉｔｈ　ａ　ｙｅｌｌｏｗ　ｌｉｎｉｎｇ；

Ｍｙ　ｓｏｒｒｏｗ　ｎｏｎｅ　ｃａｎ　ｐｒｏｂｅ，

Ｎｏｒ　ｃａｎ　Ｉ　ｃｅａｓｅ　ｒｅｐｉｎｉｎｇ．［４］１２０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ＲｅｎéＤａｉｌｌｉ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ｔｕｎ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ｏ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１］５９．Ｈａｒｕｎ　Ｍａｔ　Ｐｉａｈ［４］１２２，ａｎｏｔｈｅｒ
Ｍａｌａ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ｄｒｅｗ　ａ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ｎｔｕｎｉ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ｈｉｍ，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ｔｕｎ
（ｑｕａｔｒａｉｎ）ｉｓ　ｎｏｔ　ｍｅｒｅｌ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ｏｉｄａｔｓ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ｄｏ　ｎｏ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ｂｕｔ　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Ｂｅｌｏｗ　ｉ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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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ｕｐｕ－ｋｕｐｕ　ｔｅｒｂａｎｇ　ｍｅｌｉｎｔａｎｇ，　　 Ａ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ｉｓ　ｆｌｙｉｎｇ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ｌｙ，

Ｈｉｎｇｇａｐ　ｍｅｎｇｈｉｓａｐ　ｂｕｎｇａ　ｌａｙｕ；［８］３２２　　Ａｌ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ｓｕｃｋ　ｆｒｏｍ　ａ　ｗｉｌｔｅｄ　ｆｌｏｗｅｒ；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６（ＭＲ６）　　
Ｉｋａｎ　ｄｕｒｉ　ｄｉ　ａｔａｓ　ｂａｔｕ，　　 Ａ　ｃａｔ－ｆｉｓｈ　ｌａｙ　ｕｐｏｎ　ａ　ｒｏｃｋ，

Ｉｋａｎ　ｓｅｐａｔ　ｄｉ　ｐａｄａｎｇ　ｓａｕｊａｎａ；［８］８３　　 Ａ　ｐｅｍｐｈｅｒｉｓ　ｆｉｓｈ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ｐｌａｉｎｓ；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７（ＭＲ７）　　
Ｐｅｒｍａｔａ　ｊａｔｕｈ　ｄｉ　ｄａｌａｍ　ｒｕｍｐｕｔ，　　 Ｇｅｍｓ　ｍａｙ　ｆａｌｌ　ａｍｉ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

Ｊａｔｕｈ　ｄｉ　ｒｕｍｐｕｔ　ｇｉｌａｎｇ－ｇｅｍｉｌａｎｇ；［１］４１　　Ｗｈｅｎ　ｉｔ　ｆａｌ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　ｉｔ　ｇｌｉｔｔｅｒｓ；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８（ＭＲ８）　　
Ａｐａ　ｄｉｇｕｌａｉ　ｏｒａｎｇ　ｄｉ　ｌａｄａｎｇ，　　 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ｔｈｉｓ　ｍａｎ　ｃｏｏｋ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Ｐｕｃｕｋ　ｋａｃａｎｇ　ｂｅｒｓｅｌａ－ｓｅｌａ；［１］９７　　 Ａ　ｄｉｓｈ　ｏｆ　ｂｅａｎ－ｓｐｒｏｕ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ｗｉｎｅｓ；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９（ＭＲ９）　　
Ｂａｉｋ－ｂａｉｋ　ｂｅｌａｙａｒ　ｍａｌａｍ，　　 Ｂｅ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ｓａｉｌ　ｂｙ　ｎｉｇｈｔ，

９１１第１期

Ｌｏｗ　Ｋｏｋ　Ｏｎ　Ｓｉｍ　Ｃｈｅｅ　Ｃｈｅａｎｇ：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ｓ）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Ａｒｕｓ　ｄｅｒａｓ，ｋａｒａｎｇｎｙａ　ｔａｊａｍ；［１］１０１　　 Ｒｅｅｆｓ　ａｒｅ　ｓｈａｒｐ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１０（ＭＲ１０）　　
Ｊｉｋａｌａｕ　ｂｕｋａｎ　ｋｅｒａｎａ　ｂｉｎｔａｎｇ，　　 Ｉｆ　ｉｔｓ　ｎｏ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ｓ　ａｂｏｖｅ，

Ｍａｓａｋａｎ　ｂｕｌａｎ　ｔｅｒｂｉｔ　ｔｉｎｇｇｉ？［１］４　　 Ｗｈｙ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ｏｎ　ｒｉｓｅ　ｕｐ　ｓｏ　ｈｉｇｈ？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ＭＲ）１ｔｏ　１０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ｌａｙ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ａｄｄｙ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ｉｎｇ．Ｍａｌａｙｓ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ｔｏ　ｄａｔ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ａｄｄｙ　ｐｌａｎｔｅｒ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ｎｅａｒ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Ｂｅｓｉｄｅｓ　ｐａｄｄｙ，ａ　ｂａｎｄ　ｏｆ　ｆｌｙｉｎｇ　ｐｉｇｅｏｎｓ，ａｊａｓｍｉｎｅ　ｆｌｏｗｅｒ，ａ　ｆｌｙｉｎｇ　ｍｏｔｈ，ｙｅｌｌｏｗ
ｐｉｐｅｒ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ｂｅｔｅｌ－ｎｕｔ　ａｒｅ　ｉｃｏｎｉｃ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Ｍａｌａ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　ｂｅｔｅｌ－ｎｕｔ　ｗｒａｐｐｅｄ　ｉｎ　ｐｉｐｅｒ　ｌｅａ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ｌｋ．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ａｄｄｙ
ｓｔａｌｋｓ，ｔｈｅ　ｍｏｔｈ　ｏｎ　ａ　ｗｉｌｔｅｄ　ｆｌｏｗｅｒ，ｔｈｅ　ｐｅｍｐｈｅｒｉｓ　ｆｉｓ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ｏｒ　ａ　ｃａｔ　ｆｉｓ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ｓ
ａｒｅ　ｐｏｉｇｎａｎ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ｅｓｔｉｆ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ｎｔｕｎ（ｓ）．Ｔｈｅ　ｖｅｒｓｅｓ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ｌｙ　ｔｈｅ　ｏｎ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ｓ　ｆｅｌ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ｕ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ｐｔｈｓ　ｏｆ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ＭＲ１″ｐａｄｄｙ　ｏｆ　ｍｉｎｅ″ｉｓ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ａ　ｓｉｃｋ　ｓｏｕｌ　ａｓ　ｐａｄｄｙ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ｌ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ｓｕｓｔｅ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ｎｏｔ　ｔｏ　ｍｅｎｔｉｏ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　ｓｅａ　ｉｓ　ａ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Ｍａｌａｙ　ｐｏｅｔ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ｉｒ　ｆｏｒｅｆａｔ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ｃｕｌｌｅｄ　ａ　ｌ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ｉｔ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ｏｒｌｄｌｙ　ｗｉｓｄｏｍ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ＭＲ９ｈａｓ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ｉｔ
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ａｐｐｅａｌ．Ｔｈｅ　ｓｅａ，ｔｈｅ　ｓｔ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ｏｎ　ｗｅｒｅ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ｆｉｓｈｅｒｍａｎ　ｗｈｏ　ｒｅｌｉ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ｈｉｍ　ｂａｃｋ　ｈｏｍｅ　ｗｈｉｌｅ　ｈｅ　ｗａ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ａ　ｆｏｒ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ｆｏｏｄ．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ｓ　ｗｅｒｅ　ｖｅｒ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ｆｒｕｉｔｓ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ｔｈｅ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ｗｈｙ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ａ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ＭＲ９，″Ｂｅ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ｓａｉｌ　ｂｙ　ｎｉｇｈｔ，ｒｅｅｆｓ　ａｒｅ　ｓｈａｒ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ａｌｓ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ｌｉｎｅｓ″Ｉｆ　ｎｏ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ｌｉｍ（ａ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ｍａｎｙ　ａｇｏｏｄ　ｓｈｉｐ　ｈａｓ
ｇｏｎｅ　ｗｒｏｎｇ″．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ｔｈａｔ　ｏｎｅ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ｒｅｌｙ　ｏｎ　ａ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ｕｓ　ｉｎ　ｌｉｆｅ　ｉｓ　ｍａｄｅ　ｍｏｒ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Ｔｈｅ　ｆｅａｒ　ｅｖｏｋ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ｓ　ｏｆ
ｓｈａｒｐ　ｒｅｅｆ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ａｌａｙ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ｃｏｎｖｅｙｓ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ｄｉｄａｃｔｉｃｉｓｍ　ｉｍｂｕｅｄ　ｉｎ　ｗｉｓｄ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ｎｔｕｎ　ｍｏｒｅ　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ｔｕｎ，ｔｈｅ　ａｎａｌｏｇｙ
ａｂｏｕｔ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ａｎｇｅｒｓ　ｉ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ｉｍｐｌｉｅ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ｎｔｕｎ
ａｌｓｏ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　ｂｒｉｄ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　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ｓｕｃｈ　ａ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ｗａｓ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ｒｅｉｔ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

Ｌｉｋｅｗｉｓｅ，ｉｎ　ＭＲ１０，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ｕｓ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ａ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ｃｏｕｐｌｅｔ．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ｆ　ｉｔｓ　ｎｏ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ｓ　ａｂｏｖｅ，ｗｈｙ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ｏｎ
ｒｉｓｅ　ｕｐ　ｓｏ　ｈｉｇｈ？″ｉｓ　ａ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ｍｅｒｅｌｙ　ａ　ｒｈｙｍｉｎｇ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０２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２卷



（ｉ．ｅ．，″Ｉｆ　ｉｔｓ　ｎｏ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ｙｏｕ　ｍｙ　ｄｅａｒ，ｗｈ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Ｉ　ｅｖｅｒ　ｂｅ　ｈｅｒｅ　ｔｏｎｉｇｈｔ？）．Ｔｈｅ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ｂａｃｋｄｒｏｐ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ｎｔｕｎ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ｏｔｉｏｎ．Ｂｏｔ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ｍ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ｍａｇｅｒｉｅｓ．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ｏｖｅ（ＭＲ９）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ｎｄａｎｅ　ｄａｉｌ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ａｔｕｒｅ．Ｎａｔｕｒｅ　ｉｍａｇ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ｔｈｕ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　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ｉｍａｇ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ｐａｎｔｕｎ（ｓ）ｔｈａｔ　ｄｏ　ｎｏｔ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　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ｏｒ　ｓ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Ｐａｎｔｕｎ４　　
Ｓａｔｕ　ｔａｎｇａｎ　ｂｉｌａｎｇａｎ　ｌｉｍａ，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ｈａｓ　ｆｉｖｅ　ｆｉｎｇｅｒｓ，

Ｄｕａ　ｔａｎｇａｎ　ｂｉｌａｎｇａｎ　ｓｅｐｕｌｕｈ；　　 Ｂｏｔｈ　ｈａｎｄｓ　ｈａｖｅ　ｔｅｎ；

Ｓａｙａ　ｂｅｒｔａｎａｍ　ｂｉｊｉ　ｄｅｌｉｍａ，　　 Ｉ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ｐｏｍｅｇｒａｎａｔｅ，

Ａｐａ　ｓｅｂａｂ　ｐｅｒｉａ　ｔｕｍｂｕｈ？［１］１０３　　 Ｗｈｙ　ｉｓ　ｔｈｅ　ｇｏｕｒｄ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Ｐａｎｔｕｎ５　　
Ｏｒａｎｇ　ｓｅｌｓｅｍａ　ｓａｋｉｔ　ｂｅｒｈｉｎｇｇｕｓ，　　 Ａ　ｍａｎ　ｗｉｔｈ　ｐｈｌｅｇｍ　ｈａｓ　ａ　ｃｏｌｄ，

Ｌｕｂａｎｇ　ｈｉｄｕｎｇ　ｒａｓａ　ｔｅｒｋａｍｂｕｓ；　　 Ｈｉｓ　ｎｏｓｔｒｉｌｓ　ａｒｅ　ｆｉｌｌｅｄ；

Ｉｂａｒａｔ　ｓｅｐｅｒｔｉ　ｔｅｌｕｒ　ｋｅｍｕｎｇｋｕｓ，　　 Ｌｉｋｅ　ａｎ　ａｄｄｌｅｄ　ｅｇｇ　ｈｅ　ｌｏｏｋｓ，

Ｂｅｎｃｉ　ｎａｋ　ｐａｎｄａｎｇ　ｒａｓａ　ｃｅｍｕｓ．［１］４１　　 Ｙｏｕ　ｆｉｎｄ　ｈｉｍ　ｄｉｓｇｕ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ｃｋ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ｓ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ｒ　ａｎ　ｕｎ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ｐａｎｔｕｎｓ　４ａｎｄ　５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ｔ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ｄｉｓｇｕｓｔ　ａｎｄ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ｉｍｐｌｉ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ａ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ｎｏｓ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ａ　ｃｏｌｄ（Ｐａｎｔｕｎ５）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ｆａｉｌｅｄ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ｎｔｕｎ　４．Ｉｔ　ｉ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ｎｅｒ，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ｗｏｒｌｄ，ｔｈａｔ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ｅｑｕａ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ｓ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ｌｉｋ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ａｎ　ａｄｄｌｅｄ　ｅｇｇ．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ｐｅｎｃｈａ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ｅｙ″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ｓｅｅｎ　ｉｎ　Ｐａｎｔｕｎ６：

　　　Ｐａｎｔｕｎ６　　
Ｂｕｒｕｎｇ　ｎｕｒｉ　ｔｅｒｂａｎｇ　ｋｅ　Ｐａｄａ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ａｄａｎｇ　ａ　ｌｏｖｅ－ｂｉｒｄ　ｆｌｉｅｓ，

Ｂｕｌｕｎｙａｊａｔｕｈ　ｋｅ　Ｐａｔａｎｉ；　　 Ｉｎ　Ｐａｔａｎｉ　ｉｔｓ　ｆｅａｔｈｅｒｓ　ｆａｌｌ；

Ｂａｎｙａｋ　ｍｕｄａ　ｓｕｄａｈ　ｋｕｐａｎｄａｎｇ，　　 Ｉｖｅ　ｓｅｅｎ　ｍａｎｙ　ａｙｏｕｔｈｆｕｌ　ｌａｓｓ，

Ｔｉａｄａ　ｓａｍａ　ｍｕｄａｋｕ　ｉｎｉ．［１］６６　　 Ｂｕｔ　ｎ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ａｒｅ　ｌｉｋｅ　ｍｙ　ｌａｓｓ．

Ｔｈｅ　ｐｏｅｔ　ｉｎ　Ｐａｎｔｕｎ６ｓｐｅａｋｓ　ａｂｏｕｔ　ａ　ｊｏｕｒｎｅｙｉｎｇ　ｔｏ　ｐｌａｃｅｓ　ｉｎ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ａｄａｎｇ
ｉｎ　Ｎｕｓａｎｔａｒａ　ａｎｄ　Ｐａｔａｎｉ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ａ　ｂｉｒｄ　ｔ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ａ　ｗｏｍａｎｓ　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ｂｅａｕｔｙ．Ｈｅｒｅ　ｗｅ　ｓｅ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ｕｓｉｏｎ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ｎｕｒｉ
ｌｏｖｅ－ｂｉ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ｓ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ｈｉｓ　ａｄｍ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ｍａｎ　ｈｅ　ａｄｍｉｒｅｓ．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ｅｒｇ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ｅ

１２１第１期

Ｌｏｗ　Ｋｏｋ　Ｏｎ　Ｓｉｍ　Ｃｈｅｅ　Ｃｈｅａｎｇ：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ｓ）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ｉｍａｇ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ｐａｎｔｕｎｕｎｅｑｕｉｖｏｃａｌｌｙ　Ｍａｌａｙ．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ａｎｔｕｎ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Ｍａｌａｙ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ｔｓ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Ｐａｎｔｕｎ７　　
Ｃａｈａｙａ　ｒｅｄｕｐ　ｍｅｎｙｅｇａｒ　ｐａｄｉ，　　 Ｔｈｅ　ｓｕｂｄｕｅｄ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ｌｉｇｈｔ　ｒｅｆｒｅｓｈ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ｄｄｙ，

Ａｙａｍ　ｂｅｒｋｏｋｏｋ　ｍｅｎｇｉｒａｉ　ｔｕａｈ；　　 Ａ　ｃｒｏｗｉｎｇ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　ｓｈｉｖｅｒｓ　ｉｎ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ｏｄ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Ｊｉｋａｌａｕ　ｈｉｄｕｐ　ｔｉｄａｋ　ｂｅｒｂｕｄｉ，　　 Ｉｆ　ａ　ｍａｎｓ　ｌｉｆｅ　ｉ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Ｕｍｐａｍａ　ｐｏｋｏｋ　ｔｉｄａｋ　ｂｅｒｂｕａｈ．［１］７１　　 Ｉｔｓ　ｌｉｋｅ　ａ　ｔｒｅ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ｎｏ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ｄｕｓｋ　ｌｉｇｈｔ　ｗｈｉｃｈ″ｒｅｆｒｅｓｈ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ｃｅ″ａｎｄ　ａ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　ｗｈｏ　ｓｈｉｖｅｒｓ　ｉｎ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ｏｄ
ｆｏｒｔｕｎｅ，ｓｐｅａ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ａ　ｒｕｓｔｉｃ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ａ　ｋａｍｐｕ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ｋ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ｌｕｓｉｏｎ　ｔｏ　ａ　ｂａｒｒｅｎ　ｔｒｅ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ｌａｎ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ｙ　ｔｈｅ　ｄｉｄａｃｔｉｃ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ｇｅｎｙ．Ｔｈｉｓ　ｉｓ　ｆｉｒｓ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ｏｆ　ｄｕｓｋ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ａｓｋ　ｏｆ　ｒｅｆｒｅ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ｄｄ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ｄｕｓｋ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ｕａｌ　ｉｎ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ｇｏｉｎｇｓ－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ｌ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　ｐｏｅｔ　ｉｎ　ａ　ｒｕｓ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ｐａｎｔｕｎ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ｉｒｒ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ｉ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ｒｔ　ｍａｘｉｍｓ　ｉｎ　ｌｉｆ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ｋｓ　ｉｔ　ａ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ｌｙ　Ｍａｌａ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ｙ，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ｓ）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ｒｕｓ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ｌａ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ｌｉｋｅ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ｄｄｙ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Ｉｔ　ｉ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ｉｍａｌ，ｐｌａｎｔ　ｉｍａｇ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ｓ　ｔｏ　ｉｍｐａｒｔ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ｏｖｅ，ｈａｔｅ，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ｕｓ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ｉｔｓ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　Ｍａｌａｙ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

Ⅴ．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ｓ）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Ｍａｌａｃｃａ，Ｐｅｎ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ｅａｒｌｙ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ｎｄａｎｇ　ｓａｙａｎｇ　ｂｅａ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ｎｔｕｎ（ｓ）．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ａ　ｐａｎｔｕｎ　ｂｙ　Ｃｈｉａ　Ｋｉｍ　Ｔｅｃｋ：

Ｂａｎｙａｋ　ｏｒａｎｇ　ｄｉ　Ｂｕｋｉｔ　Ｃｉｎａ，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Ｂｕｋｉｔ　Ｃｉｎａ，

Ｔｅｎｇｏｋ　Ｅｎｃｉｋ　Ａｌｉ　ｍｅｎｅｂａｎｇ　ｋａｙｕ；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ｔ　Ａｌｉ　ｃｈｏｐｐｉｎｇ　ｗｏｏｄ；

Ｚａｍａｎ　ｓｅｋａｒａｎｇ　ｒｉｎｇｇｉｔ　ｂｅｒｇｕｎａ，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　ｍｏｎｅｙ　ｉｓ　ｕｓｅｆｕｌ，

Ｂｕｄｉ　ｙａｎｇ　ｂａｉｋ　ｔｅｒｂｕａｎｇ　ｌａｌｕ．［１９］　　 Ｇｏｏ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ｎｔｕｎａｂｏｖｅ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ｔｈｅ　８ａｎｄ　１０ｂｅａｔ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ｕｓｅ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ｅａｓｉｅｒ　ｔｏ　ｂｅ　ｓｕｎｇ　ｉｎ　ａ　ｔｕｎ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Ｍａｌａｙ　ｆｏｌｋ　ｓｏｎｇ　Ｒａｓａ
Ｓａｙａｎｇ．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Ａｌｉ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ｃｕｔｔｅｒ　ｒｅｍｉｎｄｓ　ｕｓ　ｏｆ　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ｓ）ｔｈａｔ　ｇａｔｈｅｒ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ｄａｉｌ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ＭＲ１．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ｄｄｙ　ｐｌａｎｔｅｒ

２２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２卷



（ＭＲ１）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ｓｈｅｒｍａｎ　ｐｏｅｔ（ＭＲ９）ｉｓ　ｏｎｌｙ　ｈｉ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ｔｕｎ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ｃｕｔｔｅｒ　ｉｓ　ａ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ｏｔｈ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ｕ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ｔｕｎ（ｓ）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ｕｒ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ＣＰＰ）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ＣＰＰ　１　　
Ａｎａｋ　ｍｅｒｐａｔｉ　ｔｅｒｂａｎｇ　ｂｅｒｋｅｐａｋ，　　 Ｌｉｔｔｌｅ　ｐｉｇｅｏｎ　ｆ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ｉｔｓ　ｗｉｎｇ，

Ｂｒｅｎｔｉ　ｍａｒｉ　ｄｉ　ｔｅｐｉ　ｈｕｔａｎ；　　 Ｓｔｏｐ　ｏｖ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　ｓｉｄｅ；

Ｐｉｎｔｕ　ｈａｔｉ　ｔａｋ　ｓｉａｐａ　ｂｕｋａ，　　 Ｎｏｂｏｄｙ　ｈａｓ　ｙｅｔ　ｏｐ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ｏｆ　ｍｙ　ｈｅａｒｔ，

Ｋｏｎｃｉ　ａｄａ　ｄｉ　ｔａｎｇａｎ　ｔｕａｎ．［１９］４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ｍｙ　ｄｏｏｒｓ　ｈｅａｒｔ　ｉｓ　ｉｎ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

　　　　　ＣＰＰ　２　　
Ｊａｌａｎ　ｊａｌａｎ　ｔａｎａｈ　ｔａｍｂａｋ，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

Ｐｕｃｕｋ　ｐａｋｉｓ　ｔｕａｎ　ｔａｎｇｇａｌｋａｎ；　　 Ｙｏｕ　ｐｌｕｃｋ　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ｋｉｓ　ｆｅｒｎｓ；

Ｂｅｒｊｕｍｐａ　ｓｕｄａｈ　ｒａｍｂｕｔａｎ　ｙａｎｇ
ｍａｓａｋ，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ａ　ｒｉｐｅｎ　ｒａｍｂｕｔａｎ
（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ｌａｐｐａｃｅｕｍ），

Ｒａｍｂａｉ　ｙａｎｇ　ｍａｎｉｓ　ｔｕａｎ　ｔｉｎｇｇａｌｋａｎ．［１２］７４　　Ｔｈｅ　ｓｗｅｅｔ　ｒａｍｂａｉ（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ｍｅｔｌｅｙａｎａ），

ｙｏｕ　ｄｉｓｃａｒｄ．

　　　　　ＣＰＰ　３　　
Ｒｕｍｐｕｔ　ｐａｋｉｓ　ｄｉ　ｔｅｎｇａｈ　ｈｕｔａｎ，　　 Ｆ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

Ｂｉｎｔａｎｇ　Ｔｉｍｕｒ　ｔｅｒｇｕｌｏｎｇ－ｇｕ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ａｒ　ｆｌ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ａｂｏｖｅ；

Ｍｉｎｔａｋ　ｊｅｒｅｋｉ　ｓｅｂｅｓａｒ　ｌａｕｔａｎ，　　 Ａｓｋ　ｆｏｒ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ａｓ　ｂｉｇ　ａｓ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Ｍｉｎｔａｋ　ｕｍｏｒ　ｓｅｔｉｎｇｇｉ　ｇｕｎｕｎｇ．［１２］７５　　 Ａｓｋ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ａｓ　ｈｉｇｈ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ＰＰ　４　　
Ｌｅｍｏ　ｍａｎｉｓ　ｔｉｇａ　ｓｔａｎｇｋａｙ，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ｓｗｅｅｔ　ｌｉｍｅｓ，

Ｊａｔｏ　ｓａ－ｂｉｊｉｔ　ｄｉ　Ｌａｕｔ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ｎｅ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

Ｍｕｌｏｔ　ｍａｎｉｓ　ｊａｎｇａｎ　ｄｉｐａｋａｙ，　　 Ｂｅｗａｒｅ　ｏｆ　ｓｗｅｅｔ　ｔａｌｋ　ｆｒｏｍ　ａ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

Ｋｒａｐ　ｋｒａｐ　ｓｉｔｕ　ｔｅｒｋｅｎａ．［２０］　　 Ｏｎｅ　ｏｆｔｅｎ　ｇｅｔｓ　ｃｈｅａｔｅｄ．

　　　　　ＣＰＰ　５　　
Ｗａｎｇｉ　ｓｕｎｇｇｕ　ｂｕｎｇａ　ｓｅｎａ，

　　
Ｔｈｅ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ａｒ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ｇｓａｎａ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ｉｎｄｉｃｕｓ）ｆｌｏｗｅｒ，

Ｗａｎｇｉ　ｌａｇｉ　ｂｕｎｇａ　ｍｅｌｏｒ；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ａｒｏｍａ　ｏｆ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Ｔｕａｎ　ｙａｎｇ　ｐａｍｄａｉ　ｌａｇｉ　ｔｅｒｋｅｎａ，　　 Ａ　ｓｍａｒ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ｌｉｋｅ　ｙｏｕ　ｇｏｔ　ｃｈｅａｔｅｄ，

Ｉｎｉ　ｐｕｌａｋ　ｓａｙａｙａｎｇ　ｂｏｄｏｈ．［２０］　　 Ｗｈａｔ　ｍｏｒｅ　ａ　ｆｏｏｌｉｓｈ　ｐｅｒｓｏｎ　ｌｉｋｅ　ｍｅ．

３２１第１期

Ｌｏｗ　Ｋｏｋ　Ｏｎ　Ｓｉｍ　Ｃｈｅｅ　Ｃｈｅａｎｇ：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ｓ）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ｎｔｕｎ（ｓ）ｌｉｋｅ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ｌａｙ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ｕｓ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ｆｌ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ｓｏ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ｍｏｄｅ　ａｓ　ｗａｓ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ａｂｏｖｅ．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１（ＣＰＰ１），ｅｖｅｎ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ｈｅｒ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ｇｉｒｌ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　ｔｏ　ｗｉｎ　ｈｅｒ　ｈｅａｒｔ，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ｕｓｅｓ　ａ　ｐｉｇｅｏｎ　ｆｌｙ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ｔｏ　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ｙｏｕｎｇ　ｇｉｒｌ．Ａ　ｐｉｇｅ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ａ　ｓｙｍｂｏｌ　ｏｆ　ｐｕｒｉｔｙ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ａｂｏｕｔ　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ｎｇｓａｎａｂｅｇｉｎ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ｓｍａｒｔ　ａｎｄ　ｆｏｏｌｉｓｈ　ｍａｎ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ｆｏｏｌｉｓｈｎｅｓ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ｉｎ　ＣＰＰ２，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ｒａｍｂｕｔａｎｓ　ａｎｄ　ｒａｍｂａｉ
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ａｂａｎｄ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ｌ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ｂｙ　ｍａｎｋｉｎｄ．Ａｄ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ｆ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ａ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ａｒ　ｉｎ　ＣＰＰ　３ｗｈｉｃｈ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ａｓ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ｅａ－ｆａｒ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Ｃｈｉｎａ　Ｏｃｅａ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ｓｗｅｅｔ　ｌｉｍｅｓ，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ｗａｒｄ　ｏｆｆ　ｅｖｉｌ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ｅｔ．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ｒｕｓｔｉｃｉｔｙ　ｐｌｕｓ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ｕｓｅｄ，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ｓ）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ｗｏｒｌｄ　ａｓ　ｅａｒｌｙ　ａｓ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ｉｆｔｙ　ｏｄｄ

ｐａｎｔｕｎ（ｓ）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ｉｎ　ａ　ｆｉｅｌｄ　ｔｒｉｐ　ｔｏ　Ｍａｌａｃｃａ　ａｎｄ　Ｐｅｎａｎｇ　ｉｎ　２００７．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ｆｔｙ　ｏｄｄ　ｐａｎｔｕｎ（ｓ）ａｌｓｏ　ｒｅｉｔｅｒａｔｅ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ｌａｔｅ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Ｂｅｌｏｗ　ａｒｅ　ｆｉｖ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ＣＰＰ　６　　
Ｐｏｋｏｋ　ｋａｐｕｋ　ｄｉ　ｔｅｐｉ　ｈｕｔａｎ，　　 Ａｋａｐｕｋ（Ｃｅｉｂａ　ｐｅｎｔａｎｄｒａ）ｔｒｅｅ　ｂｅ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

Ｐａｔａｈ　ｓｅｄａｈａｎ　ｄｉｐｕｋｕｌ　ｒｉｂｕｔ；　　 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ｂｒｏｋｅｎ　ｓｔｒｕｃｋ　ｂｙ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

Ｂａｒａｎｇ　ｍａｂｕｋ　ｊａｎｇａｎ　ｍａｋａｎ，　　 Ｄｏｎ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ｄｒｉｎｋｓ，

Ｍａｎａ　ｔａｕ　ｍｅｍｂａｗａ　ｍａｕｔ．①　　 Ｗｈｏ　ｋｎｏｗｓ　ｉｔ　ｍａｙ　ｂｒｉｎｇ　ｄｅａｔｈ．

　　　　　ＣＰＰ　７　　
Ｍｅｍａｎｃｉｎｇ　ｉｋａｎ　ｄｉ　ｔｅｐｉ　ｔａｓｉｋ，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ｂｅｓｉｄｅ　ａ　ｌａｋｅ，

Ｔａｓｉｋ　ｎａｍａｎｙａ　Ｋｅｔａｎｇ　Ｂｅｒｄｕａ；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Ｋｅｔａｎｇ　Ｂｅｒｄｕａ；

Ｋｉａｓａｉ　ｐｕｎ　ｃａｎｔｉｋ　ｓｉｎｎｉｏ　ｐｕｎ　ｃａｎｔｉｋ，　　 Ｔｈｅ　ｇｒｏｏｍ　ｉｓ　ｈａｎｄｓｏ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ｅｔｔｙ，

Ｍａｃａｍ　ｐｉｎａｎｇ　ｄｉｂｅｌａｈ　ｄｕａ．②　　 Ｌｉｋｅ　ａ　ｐｉｎａｎｇ（Ａｒｅｃａ　ｃａｔｅｃｈｕ）ｃｕｔ　ｉｎｔｏ　ｈａｌｆ．

　　　　　ＣＰＰ　８　　
Ｐｅｒｇｉ　ｋｅ　ｈｕｔａｎ　ｍｅｎｃａｒｉ　ｒｕｓａ，　　 Ｇｏｉｎｇ　ｄｅｅｒ　ｈｕｎ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ｅｒｐｉｊａｋ　ｄｕｒｉ　ｔｅｒａｓａ　ｂｉｓａ；　　 Ｓｔｅｐｐｅｄ　ｏｎ　ｔｈｏｒｎｓ　ａｎｄ　ｆｅｌｔ　ｔｈｅ　ｐａｉｎ；

４２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２卷

①

②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Ｋｏｈ　Ｋｉｍ　Ｂｏｋ；Ａｇｅ：６５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Ｒａ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Ｖｅｎｕｅ：Ｋａｍｐｕｎｇ　Ｂｕｋｉｔ　Ｒａｍｂｉａ（ｖｉｌｌａｇｅ），Ｍａｌａｃｃａ；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Ｄａｔｅ：１５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Ｎｙｏｎｙａ　Ｔａｎ；Ａｇｅ：５８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Ｒａ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Ｖｅｎｕｅ：Ｂａｃｈａｎｇ（ｔｏｗｎ），Ｍａｌａｃｃａ；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Ｄａｔｅ：

１７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７．



Ｈａｒｉｍａｕ　ｇａｎａｓ　ｄｉ　ｐｅｋａｎ　ｄａｎ　ｄｅｓａ，　　 Ｉｆ　ａ　ｆｉｅｒｃｅ　ｔｉｇｅｒ　ｉｓ　ｉｎ　ａ　ｔｏｗｎ　ｏｒ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ｉａｐａ　ｔｅｒｓｕａ　ｍｅｎｊａｄｉ　ｍａｎｇｓａ．①　　 Ｗｈｏｅｖｅｒ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ｉｍ．

　　　　　ＣＰＰ　９　　
Ｋａｌｕ　ｍｏ　ｔａｕ　ｃｈｅｍｐｅｄａｋ　ａｔｏ　ｎａｎｇｋａ，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　ａ　ｃｈｅｍｐｅｄａｋ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ｈａｍｐｅｄｅｎ）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ｎｇｋａ（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Ｂａｕ　ｙａｎｇ　ｗａｎｇｉｌａｈ　ｄｉａ　ｍｉａ　ｔａｎｄａ；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ｍｅｌｌ　ｅｍｉｔ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ｔｅｌｌ；

Ｋａｌｕ　ｍｏ　ｄｉｋｅｎａｌ　Ｂａｂａ　Ｎｙｏｎｙａ，　　 Ｉｆ　ｙｏｕ　ｗｉｓｈ　ｔｏ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Ｂａｂａ　Ｎｙｏｎｙａ，

Ｇｕｎａｋａｎｌａｈ　Ｂａｂａ　Ｎｙｏｎｙａ　ｍｉａ　ｂａｈａｓａ．②　　Ｕｓ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Ｂａｂａ　Ｎｙｏｎｙａ．

　　　　　ＣＰＰ　１０　　
Ｉｓｉｎｙａ　ｍａｎｉｓ　ｂｕａｈ　ｐａｐａｙａ，　　 Ｔｈｅ　ｆｌｅｓｈ　ｏｆ　ａ　ｐａｐａｙａ　ｉｓ　ｓｗｅｅｔ，

Ｋａｌａｕ　ｔａｋ　ｍａｓａｋ　ｋｅｒａｓ　ｋｅｌａｔ；　　 Ｉｆ　ｕｎｒｉｐｅ　ｉｔ　ｉｓ　ｈａｒｄ；

Ｋｏｍｐｏｌ　ｄｉ　ｓｉｎｉ　Ｂａｂａ　ｄａｎ　Ｎｙｏｎｙａ，　　 Ｇａｔｈｅｒ　ｈｅｒｅ　Ｂａｂａ　ａｎｄ　Ｎｙｏｎｙａ，

Ｃｅｒｍｉｎｋａｎ　ｂｕｄａｙａｐａｌｉｎｇ　ｋｉｌａｔ．③　　 Ｐｏｒｔｒａｙ　ｙｏｕｒ　ｖｅｒｙ　ｂｅ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ａｎｔｕｎ（ｓ）ｉｔ　ｉｓ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ｔｕｎ（ｓ）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ｂｕｔ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ｌｉｋ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　ｓｔｒｉｋｉｎｇ　ａｔ　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ｔｏ
ｅｖｏｋｅ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ＣＰＰ　６．″Ｄｅｅｒ　ｈｕｎｔｉｎｇ″（ＣＰＰ８）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ｓｗｅｅｔ　ｐａｐａｙａ
（ＣＰＰ１０）ａｒｅ　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ｕｓ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ｋａｍｐｕｎｇａｔ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ｋｉ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ｙ　ｍｏｒａｌｓ，ｄｅａｔｈ，ｄａ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ａ　ｐｒｉｄ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ＰＰ１０）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ｐｌａｃ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ａ　ｍｉｘ　ｏｆ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ｔｉｇｅｒ　ｉ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ｓｙｍｂｏｌ　ｏｆ　ａ　ｆｅｒｏｃｉｔｙ，ｏｎｅ　ｔｈａｔ　ｈｉ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ＣＰＰ８），

ｔｈｅ　ｊａｃｋ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ｐｅｄａｋ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ｍｕｃｈ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　ｉｎ　ｂｏｔｈ　Ｍａｌａ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ｆｏｏｄ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ｓ）．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ｘ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ｉｓ　ｔ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ｄ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ｈｙｂｒｉ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ｍｅｒｇｅ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ｓ）．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ｍｉｒｒ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ｉ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ｗ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ｓ）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ｍ　ａｎｄ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ａｎｔｕｎ（ｓ）．

５２１第１期

Ｌｏｗ　Ｋｏｋ　Ｏｎ　Ｓｉｍ　Ｃｈｅｅ　Ｃｈｅａｎｇ：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ｓ）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①

②

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Ｂｏｎｎｙ　Ａｎｇ；Ａｇｅ：６０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Ｒａ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Ｖｅｎｕｅ：Ｕｊｏｎｇ　Ｐａｓｉｒ（ｖｉｌｌａｇｅ），Ｍｅｌａｋａ；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Ｄａｔｅ：１２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Ｐｈｉｌｉｐ　Ｔａｎ　Ｓｏｏ　Ｓｉａｎｇ；Ａｇｅ：５７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Ｒａ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Ｖｅｎｕ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Ｄａｔｅ：０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Ｃｈａｕ　Ｅｎｇ　Ｔｈａｉ；Ａｇｅ：５０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Ｒａ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Ｖｅｎｕ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Ｄａｔｅ：０１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



Ⅵ．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Ｍａｌａ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ｓ）ｃｏｎｔａｉ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ｍｉｒｒ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ｕｓｅｄ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ｄｉｄａｃｔｉｃ　ｏｒ　ｖｉｓｃｅｒａｌ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ｌｏｖｅ　ｏｒ
ｄａｎｇｅｒ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ｏｎｖｅｙｅｄ．Ａｌｌ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ｕｐｌｅｔ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ｓ）ｄｏ　ｒｈｙｍ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ｕｐｌｅｔｓ，ｂｕｔ　ｔｈｅ　ｍｉｒｒ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ｈｅｌｐ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ｌａ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ｔｕｎ．Ｔｈｅｓ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ａ　Ｍａｌａｙ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ｆｅｔｔｅ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ｓ　ｔｈｅｍ．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ａ　ｈｙｂｒｉｄ，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ｓ）ｈａｖ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ｌａｙ
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ｎｗａｒｄ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ｎｔｕｎ（ｓ）．
Ｔｏ　ｂ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ｓ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ａｎｔｕｎ（ｓ）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ｄａｙｓ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ｎｔｕｎ（ｓ）．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Ｆ．Ｒ．Ｄａｉｌｌｉｅ，Ａｌａｍ　Ｐａｎｔｕｎ　Ｍｅｌａｙｕ：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Ｄｅｗａｎ　Ｂａｈａｓａ　ｄａｎ

Ｐｕｓｔａｋａ，１９８８．［Ｆ．Ｒ．Ｄａｉｌｌｉｅ，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Ｄｅｗａｎ

Ｂａｈａｓａ　ｄａｎ　Ｐｕｓｔａｋａ，１９８８．］
［２］Ｈ．Ｏｖｅｒｂｅｃｋ，″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ＪＳＢＲＡＳ，Ｎｏ．８５（１９２２），ｐｐ．４－２８．
［３］Ｒ．Ｊ．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 Ｒ．Ｏ．Ｗｉｎｓｔｅｄｔ，Ｐａｎｔｕｎ　Ｍｅｌａｙｕ，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２３．［Ｒ．Ｊ．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Ｒ．Ｏ．Ｗｉｎｓｔｅｄｔ，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２３．］
［４］Ｈａｒｕｎ　Ｍａｔ　Ｐｉａｈ，Ｐｕｉｓｉ　Ｍｅｌａｙｕ　Ｔｒａｄｉｓｉｏｎａｌ：Ｓａｔｕ　Ｐｅｒｂｉｃａｒａａｎ　Ｇｅｎｒｅ　ｄａｎ　Ｆｕｎｇｓｉ，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Ｄｅｗａｎ

Ｂａｈａｓａ　ｄａｎ　Ｐｕｓｔａｋａ，１９８９．［Ｈａｒｕｎ　Ｍａｔ　Ｐｉａｈ，Ｍａｌａ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ｅｍｓ：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ｎｒ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Ｄｅｗａｎ　Ｂａｈａｓａ　ｄａｎ　Ｐｕｓｔａｋａ，１９８９．］
［５］Ｃ．Ｇｏｄｄａｒ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ｒｉｐｔｓ′ｏｆ　Ｍａｌａｙ（Ｂａｈａｓａ　Ｍｅｌａｙｕ），″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

Ｎｏ．２７（１９９７），ｐｐ．１８３－２０１．
［６］Ｒ．Ｏ．Ｗｉｎｓｔｅｄｔ，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Ｍａｌａ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
［７］Ａｎｗａｒ　Ｒｉｄｈｗａｎ　＆ Ｓａｆｉａｎ　Ｈｕｓｓｉｎ（ｅｄｓ．），Ｋｕｒｉｋ　Ｋｕｎｄｉ　Ｍｅｒａｈ　Ｓａｇａ：Ｋｕｍｐｕｌ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　Ｌｉｓａｎ　Ｍｅｌａｙｕ，

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Ｄｅｗａｎ　Ｂａｈａｓａ　ｄａｎ　Ｐｕｓｔａｋａ，２００２．［Ａｎｗａｒ　Ｒｉｄｈｗａｎ　＆Ｓａｆｉａｎ　Ｈｕｓｓｉｎ（ｅｄｓ．），Ｔｈｅ　Ｓｐｏｔｔｅｄ

Ｓａｇａ　Ｆｒｕｉｔ：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Ｏｒａｌ　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Ｄｅｗａｎ　Ｂａｈａｓａ　ｄａｎ　Ｐｕｓｔａｋａ，２００２．］
［８］Ｚａｉｎａｌ　Ａｂｉｄｉｎ　Ｂａｋａｒ，Ｋｕｍｐｕｌ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　Ｍｅｌａｙｕ，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Ｄｅｗａｎ　Ｂａｈａｓａ　ｄａｎ　Ｐｕｓｔａｋａ，１９８３．［Ｚａｉｎａｌ

Ａｂｉｄｉｎ　Ｂａｋａｒ，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Ｄｅｗａｎ　Ｂａｈａｓａ　ｄａｎ　Ｐｕｓｔａｋａ，１９８３．］
［９］Ｊ．Ｒ．Ｃｌａｍｍｅｒ，Ｓｔｒａｉ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
［１０］Ｄｉｎｇ　Ｃｈｏｏ　Ｍｉｎｇ，Ｐａｎｔｕｎ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Ｂａｂａ：Ｍｕｔｉａｒａ　Ｇｅｍｉｌａｎｇ　Ｎｅｇｅｒｉ－ｎｅｇｅｒｉ　Ｓｅｌａｔ，Ｂａｎｇｉ：Ｐｅｎｅｒｂｉ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　Ｋｅｂａｎｇｓａａ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２００８．［Ｄｉｎｇ　Ｃｈｏｏ　Ｍｉｎｇ，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ｎｔｕｎ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Ｂａｎｇ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Ｋｅｂａｎｇｓａａ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２００８．］
［１１］Ｌｉｍ　Ｈｏｃｋ　Ｃｈｅｅ（ｅｄ．），Ｂｕｋｕ　Ｓａｈｙｅｒ　ｄ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　Ｍｅｌａｙｕ，１８９０．［Ｌｉｍ　Ｈｏｃｋ　Ｃｈｅｅ（ｅｄ．），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ａｌａｙ

Ｐａｎｔｕｎ　ａｎｄ　Ｓｙａｉｒ，１８９０．］
［１２］Ｆｅｌｉｘ　Ｃｈｉａ，Ａｌａ　Ｓａｙａｎｇ，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Ｆｅｌｉｘ　Ｃｈｉａ，Ｌｏｖ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

６２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２卷



［１３］Ｗａｚｉｒ－Ｊａｈａｎ　Ｋａｒｉｍ，″Ｐｒｅｌｕｄｅ　ｔｏ　Ｍａｄｎｅｓｓ：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ｕｒｔ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ｉｎ

Ｗａｚｉｒ－Ｊａｈａｎ　Ｋａｒｉｍ（ｅｄ．），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ｐ．２１－６３．
［１４］Ｊ．Ｗ．Ｓｅｗ，″Ｐｏｗｅｒ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１９，Ｎｏ．４（１９９７），ｐｐ．３５７－３６７．
［１５］Ｊｕｍａａｔ　ｂｉｎ　Ｍｏｈｄ　Ｎｏｏｒ（ｅｄ．），Ｓｅｋａｌｕｎｇ　Ｂｕｄｉ　Ｓｅｕｎｔａｉ　Ｂａｈａｓａ，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Ｄｅｗａｎ　Ｂａｈａｓａ　ｄａｎ　Ｐｕｓｔａｋａ，

２０００．［Ｊｕｍａａｔ　ｂｉｎ　Ｍｏｈｄ　Ｎｏｏｒ（ｅｄ．），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ｏｄｗｉｌ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Ｄｅｗａｎ

Ｂａｈａｓａ　ｄａｎ　Ｐｕｓｔａｋａ，２０００．］

［１６］Ｚａｉｎａｌ　Ａｂｉｄｉｎ　Ｂｏｒｈａｎ，″Ｐａｎｔｕｎ　ｄａｎ　Ｕｎｇｋａｐａｎ　Ｓｅｒｔａ　Ｐａｎｄａｎｇａｎ　Ｓｅｍｅｓｔａ　Ｍｅｌａｙｕ，″ｉｎ　Ｒｏｇａｙａ　Ａ．Ｈａｍｉｄ　ｄａｎ

Ｊｕｍａａｈ　Ｉｌｉａｓ（ｅｄｓ．），Ｐａｎｄａｎｇａｎ　Ｓｅｍｅｓｔａ　Ｍｅｌａｙｕ：Ｐａｎｔｕｎ，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Ｄｅｗａｎ　Ｂａｈａｓａ　ｄａｎ　Ｐｕｓｔａｋａ，２００６，

ｐｐ．２４２－２６２．［Ｚａｉｎａｌ　Ａｂｉｄｉｎ　Ｂｏｒｈａｎ，″Ｐａｎｔｕｎ　ａｎｄ　Ｓａｙ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ｉｎ　Ｒｏｇａｙａ　Ａ．Ｈａｍｉｄ

ｄａｎ　Ｊｕｍａａｈ　Ｉｌｉａｓ（ｅｄｓ．），Ｍａｌａｙ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Ｐａｎｔｕｎ，２００６，ｐｐ．２４２－２６２．］

［１７］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ｅ　Ｓｉｍ，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　Ｐａｎｔｕ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ａｌａｙ　Ｖｅｒｓｅ，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Ｔｉｍｅｓ　Ｂｏｏｋ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８７．
［１８］Ｍｕｈａｍａｄ　Ｈａｊｉ　Ｓａｌｌｅｈ，″Ｄａｌａｍ　Ｄａｕｎ　Ａｄａ　Ｂｉｃａｒａ：Ｆａｌｓａｆａｈ　Ａｌａｍ　Ｐａｎｔｕｎ　Ｍｅｌａｙｕ，″ｉｎ　Ｒｏｇａｙａ　Ａ．Ｈａｍｉｄ　ｄａｎ

Ｊｕｍａａｈ　Ｉｌｉａｓ（ｅｄｓ．），Ｐａｎｄａｎｇａｎ　Ｓｅｍｅｓｔａ　Ｍｅｌａｙｕ：Ｐａｎｔｕｎ，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Ｄｅｗａｎ　Ｂａｈａｓａ　ｄａｎ　Ｐｕｓｔａｋａ，２００６，

ｐｐ．１－３４．［Ｍｕｈａｍａｄ　Ｈａｊｉ　Ｓａｌｌｅｈ，″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Ｌｅａｖｅ：Ｐａｎｔｕｎ　ｏｆ　Ｍａｌａｙ　Ｗｏｒｌ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

Ｒｏｇａｙａ　Ａ．Ｈａｍｉｄ　ｄａｎ　Ｊｕｍａａｈ　Ｉｌｉａｓ（ｅｄｓ．），Ｍａｌａｙ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Ｐａｎｔｕｎ，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Ｄｅｗａｎ　Ｂａｈａｓａ　ｄａｎ

Ｐｕｓｔａｋａ，２００６，ｐｐ．１－３４．］

［１９］Ｃｈｉａ　Ｋｉｍ　Ｔｅｃｋ，Ｐａｎｔｕｎ　Ｄｏｎｄａｎｇ　Ｓａｙａｎｇ　Ｂａｂａ　Ｂａｂａ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Ｖｏｌ．１，Ｍｅｌａｋａ：Ｔａｎ　Ｓｅｎｇ　Ｐｏｈ，１９５０．［Ｃｈｉａ

Ｋｉｍ　Ｔｅｃｋ，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Ｂａｂａ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　Ｄｏｎｄａｎｇ　Ｓａｙａｎｇ：Ｖｏｌ．１，Ｍａｌａｃｃａ：Ｔａｎ　Ｓｅｎｇ　Ｐｏｈ，１９５０．］

［２０］Ｌｅｅ　Ｃｈｉ　Ｌｉｎ，Ｐａｎｔｕｎ　Ｄｕｌｕ－Ｋａｌａ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Ｃｉｎａ，Ｍｅｌａｋａ：Ｐｅｒｓａｔｕａｎ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Ｃｉｎａ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１９９９．［Ｌｅｅ

Ｃｈｉ　Ｌ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Ｍａｌａｃｃ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９９９．］

邮发代号：国内３２　３５　国外ＢＭ　３７２

欢迎订阅２０１２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由教育部主管、浙江大学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

学术刊物，是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入选

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华东地区

优秀期刊、浙江期刊方阵“精优型”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历年来源期刊，并被国际

重要数据库如美国《剑桥科学文摘》（ＣＳＡ）、美国《乌利希期刊指南》及波兰《哥白尼索引》（ＩＣ）、美
国现代语言学会（ＭＬＡ）国际参考书目等１４个重要索引收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是全国最早采用“同 行 专 家 双 向 匿 名 审 稿 制”的 学 术 期 刊 之 一（１９９８），目 前 为 双 月 刊（２００
页），大１６开本，逢单月１０日出版，全年共６期，２０１２年定价４５元／期，２７０元／年。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１４８号　　　　　　　　邮编：３１００２８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ｓｏｃ　　电子邮箱：ｚｄｘｂ＿ｗ＠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电话：０５７１－８８２７３２１０、８８９２５６１６　　 传真：０５７１－８８２７３２１０

７２１第１期

Ｌｏｗ　Ｋｏｋ　Ｏｎ　Ｓｉｍ　Ｃｈｅｅ　Ｃｈｅａｎｇ：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ａｎａｋａｎ　Ｐａｎｔｕｎ（ｓ）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